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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紐西蘭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之推動，係以部落為運作中心，在發展模式上，為一「經濟導向型」之社區總體營造模式，即其係以部落型經濟產業發展為基礎，特別是結合文化創業產業之觀光事業，藉由經濟事業之經營開發，作為部落其他層面包括文化、社會及教育營造活動之後盾，並且逐漸能自給自足，部落族人亦因發展過程之參與進而提升自我競爭力、自尊及自信，而這正是社區總體營造之實質內涵。在政府部門方面，亦配合法令及政策之制定與執行，來保護毛利社區營造資源，並確保毛利族群之公共議題參與之管道與資訊來源，使得毛利部落社區之發展朝向永續經營。紐西蘭毛利部落社區營造之方式及成果，值得我們參考。
關鍵詞：社區、原住民部落、社區總體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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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內列為十大重點投資計畫之一之「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中，揭櫫啟動重建地方社會生活的「新故鄉運動」和「新部落運動」，充分實踐以「自主、自豪、同體、同演、同夢」的社區總體營造精神，讓每一個國民、每一家庭、每一個社區，都能夠就自己地方的條件和特色，透過學習和參與，集聚居民的共同意識，結合特有的文化傳統、空間環境、建築設施與各種地方產業，提供各種就業的機會，發展地方的魅力，培養地方的認同感與光榮感，建立自主性的社區照顧機制。
在原住民新部落運動上面，更強調配合地方整體發展，以社區總體營造之精神，並以區域既有之自然景觀、建築風格與文化特色為基礎，經由街區整體風貌之規劃、整治，塑造都市意象、兼以保存原住民文化資產，創新文化產業與資源，以豐富人性空間。另外，整合部落生產組織及人力，推動傳統及地方特色的精緻產業，激發部落居民展現工藝及生活創意，創生文化產業。藉由部落自主經濟的推動、部落型及地方特色產業的開發，促成部落自主經濟體的形成及永續發展的目標，進而促成原住民回歸部落在地就業。
由上述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理念目標可知，政府部門希冀透過社區總體營造之方式來完成社區改造，以作為國家發展之基礎。然「社區總體營造」在台灣雖已是一般大眾耳熟能詳之概念，尤其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自民國八十三年推動實施以來，獲得廣泛迴響，也造就了眾多之社區經驗，但原住民部落有其特殊之文化及環境背景，是否宜以一般非原住民之認知及處理方式來推動社區營造發展？著有疑義。且在實際執行面上，如何將上開這些理念目標適切地融入當地社區並提升民眾參與，以確實達到永續發展之目的，實為不易達成但必須面對之課題。
另外，傳統社區總體營造著重於社區居民本身公民意識之提升，進而促進社區居民之參與社區事務，與政府部門之互動較少，或僅止於行政經費之補助，故有關探討政府部門介入之部分並不多見。然政府部門有責任照顧社區及居民之需要，而社區營造發展在性質上偏屬地方事務，因此，地方政府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之過程中，應如何扮演好其角色，以提升總體效益，實亦為地方政府不可規避之職責。
紐西蘭之原住民族－毛利人（Maori）過去在各項原住民相關事務上，亦面臨與台灣相似之問題與困境
，諸如經濟狀況、教育水準、失業率等均處於較一般社會水準為差之劣勢，當然，此亦為全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群普遍存在之現象。不過，紐西蘭在最近二十年內有許多相當重要之發展，對於拉近與一般社會之差距有相當之成效，例如將毛利語列為官方語言、懷唐伊法庭（Waitangi Tribunal）
對於紐西蘭政府過去一百多年來強制徵收或佔用毛利土地等不公平待遇所做判決，以及以集會所（Marae）及部落（iwi）
為社區公共事務與營造活動中心之模式等等，值得深入分析探討。另外，紐西蘭之觀光事業舉世聞名，其中有關毛利文化產業與觀光產業結合之成功案例頗多，亦有相當多之事業體係由毛利部落直接經營管理，並將所得收入挹注於部落之教育、文化活動等社區事務上，此對於我們推動原住民文化產業及觀光相結合之社區總體營造方式，亦有相當之參考價值。
故有關紐西蘭毛利部落社區規劃營造之經驗為何？地方政府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中之角色及機制如何？如何保存原住民文化資產、創新文化產業與資源規劃？社區營造與觀光、文化產業如何結合發展？等問題實值得探討，遂引發本研究之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紐西蘭對於原住民部落社區規劃營造之經驗，分析探討其可資借鏡之處。
（二）瞭解紐西蘭地方政府在推動社區營造活動中之角色及功能，以作為我國可檢討改進之參考。
（三）探討原住民文化資產保存、創新文化產業與資源規劃利用，以提升原住民產業發展並兼顧文化傳承。
（四）分析社區營造與觀光、文化產業如何結合發展，以兼顧經濟及生活品質。

第二節  研究範圍界定

社區（Community）是民眾公共生活領域中最基本的單元，關於其定義則因探討領域觀點不同而異。陳其南教授認為其本義比較接近於「社群」或「共同體」的涵意，它既非單純的空間地域單位，也非行政體系的一環，它應該是指一群具有共識的社會單位，其共識的程度，也就是「社區意識」，可以強烈到具備「共同體」的性格，在對外關係方面，甚至可以視為一個具備「法人」人格的團體，我們如此談論一個「社區」，當然指的是「人」而非「地」，是「社群」，而非「空間」（區）
。 本研究亦依循此概念，亦即本文所探討之「原住民部落社區」，係著重於群體概念，特別是以同一原住民部落為基礎的群體，而不僅以同一居住地（例如里鄰）之空間地域概念為區隔基礎，如此亦較符合紐西蘭原住民之實際社區發展模式。
在社區總體營造之概念方面，根據文建會之定義，社區總體營造是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藉著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識，經由社區的自主能力，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的推動，使各地方社區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也讓社區居民共同經營「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地方文化團體與社區組織運作」、「整體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及其他相關的文化活動等。如此因社區民眾的自主與參與，使生活空間獲得美化，生活品質獲得提升，文化、產業、經濟再行復興，原有的地景、地貌換然一新，進而促使社區活力的再現。如此全面性、整體性的規劃與參與社區經營創造的過程，稱為社區總體營造
。換言之，其係以「由下而上」、「社區自主」、「民主參與」、「永續經營」等為原則，鼓勵社區發掘社區資源，發現、解決社區生活空間、社區產業等議題，並激發民眾愛護鄉土，重視關心社區資源及公共事務，以提升社區生活內涵
。另外，社區總體營造之理念及做法，已逐漸為各不同領域部門所採用，例如社區醫療照顧、成人教育等等，故在其實際意義上，並不限於文化、產業及經濟上面，只要與社區相關連之公共事務，事實上皆能符合該詞之意涵。因此，本研究亦採廣義的解釋，並且雖然紐西蘭文獻資料及實務上並無與我們所謂「社區總體營造」一辭完全吻合之名詞，但比較其有關社區發展與授權（development and empowerment）之概念及做法上其實並無不同，故本研究統一以社區總體營造視之。
    另外，本研究對於社區總體營造之分析，著重於整體觀念、模式及政府部門所提供法令政策等課題之探討，對於個別個案營造細節方面，除非必要本研究不做詳細探討。最後，本研究對於涉及毛利觀念及習慣用語之撰寫，仍將沿襲紐西蘭文獻之通用方法，即以毛利語為主，英文為輔之方式呈現。
第三節  研究過程
本研究承蒙奧克蘭大學規劃系（Department of Planning,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之邀請，使本人得以訪問研究之名義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期間，駐紮該系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之工作。
    自抵達奧克蘭市後，即由奧克蘭大學規劃系系主任Jenny Dixon 教授及Michael Pritchard 教授負責協助本人有關研究上之學術及行政資源利用事宜。在此停留期間，主要進行之工作如下：
一、參與課程：「毛利與資源規劃」（Maori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此課程為大學部高年級及研究所研究生合上之課程，每週上課兩次，主講之師資皆為毛利裔之老師。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毛利價值（含文化及社會的價值觀）在自然資源管理及參與過程上之應用，特別是在沿海地區規劃（漁業、開發、資源保育等）、傳統資產規劃（祖靈聖地、考古、其他具價值之資產）、水資源（河流、湖泊及河口）、公園及保留地。
    在課題探討方面包括：現代部落（iwi）及支部落（hapu）結構及社會規劃與社區發展、社會及文化衝擊評估、諮詢應用（紐西蘭資源管理法之規定）、資源使用之同意條件（紐西蘭資源管理法之規定）、毛利與政府協調窗口與認同、部落管理計畫等。
    這個課程有助於學生對於毛利價值的了解，並嘗試用毛利之觀點去看這個世界，在未來從事規劃工作時，更能了解不同族群之特性以符合實際需求。而對本研究之貢獻除了上述外，亦提供資料蒐集之廣度及深度，並且直接藉由授課講師之毛利背景，深入諮詢及安排實地拜訪毛利社區活動。
    在學期中並安排一天參訪馬努考市（Manukau City）的Pukaki集會所（Marae），實際體驗毛利人傳統之拜訪及集會過程、禮儀及各種禁忌，並深入了解集會所與部落之關係及與社區之關係。
二、資料蒐集與圖書館利用
    參與課程之外，圖書館為主要之活動地區。最常使用之圖書館為奧克蘭大學的總館及建築規劃學院圖書館。圖書館之資料蒐集，有助於對紐西蘭基礎資料之了解。另外Jenny 及Michael兩位教授亦指定一些相關書籍，以及兩個基本法：資源管理法（Resource Management Act）及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讓我研讀，特別是法規之部分，因為紐西蘭當地將法規掛上網路使讀者可以自由查詢之做法並不普遍，故仍需依賴圖書館內之政府出版品來一一翻閱，當然此亦有助於了解法規修正之過程背景及對照。
三、定期討論研究進度 
    本研究之進行，承蒙Jenny 及Michael兩位教授之監督，並且固定安排每兩週舉行一次面對面討論。為了使兩位教授能了解本研究之目的及背景，我陸續完成關於台灣之原住民歷史及現況、原住民土地及部落社區發展有關之法令政策、台灣之政府組織及功能等相關工作報告，並提出與兩位教授討論。另外，亦將研讀相關書籍及上開二法之心得及看法與問題，一並提出交換意見。在半年之討論過程中，其實是相互學習，除了有助於增進本研究之紐西蘭觀點外，兩位教授亦能藉此了解台灣之相對狀況，進而相互比較分析。    

四、毛利社區參訪

    除了透過上開課程安排拜訪馬努考市之毛利社區外，另外亦透過奧克蘭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中心（Auck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REDS）的
Tipa Compain經理，及奧克蘭科技大學（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毛利發展系（Faculty of Maori Development）Owen Ormsby教授之協助，會同參訪奧克蘭區域北部地區之當地毛利社區。除了實地觀察社區狀況外，亦與當地意見領袖交換相關意見。
五、觀摩實習

    觀摩實習之目的主要有下列數點：
（一）實地了解原住民部落社區之現況。
（二）參訪地方政府機關及相關單位，以了解實際運作情形，並蒐集相關實證資料。
（三）印證資料蒐集整理分析之成果。
（四）就相關課題，與實際參與工作之人員交換意見，以評估政策建議之可行性。
（五）建立兩國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之聯繫管道，以提升國際化之視野。
觀摩實習的安排及實際運作過程花費了相當多之時間及精神。整個過程包括如下：

（一）機關觀摩參訪稿件研擬：本研究預先研擬機關觀摩參訪之目的及擬探討問題，經過與Jenny 及Michael兩位教授超過五次之討論後，完成稿件草案。
（二）機關觀摩參訪試行：在兩位教授協助下，將稿件寄發奧克蘭區域政府（Auckland Regional Council）、奧克蘭市政府（Auckland City Council）、奧克蘭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中心（Auck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REDS）等3個單位，並分別於九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八日及十日進行試訪。
（三）修正機關觀摩參訪稿件：經過試訪後，將該等單位之意見作為修正稿件之參考，以兼顧當地語言習慣用法及釐清稿件內容之確實意涵。在與兩位教授討論後即定稿。此機關參訪之目的陳述（Statement of Purpose）文件，如附錄附件一。
（四）安排觀摩參訪行程：因為不同地區之地方政府對於原住民社區之發展有不同特色及做法，經與兩位教授討論後，最後決定參訪之機關包括：（所有觀摩參訪行程之安排，詳如附錄附件二。）
1. 羅托魯阿區政府（Rotorua District Council）
2. 吉斯本區政府（Gisborne District Council）
3. 納皮亞市政府（Napier City Council）
4. 威靈頓區域政府（Wellington Regional Council）
5. 威靈頓市政府（Wellington City Council）
6. 毛利發展部（Te Puni Kokiri ,Ministry of Maori Development）
7. 凱庫拉區政府（Kaikoura District Council）
8. 坎特貝里區域政府（Canterbury Regional Council）
9. 基督城市政府（Christchurch City Council）
10.林肯大學（Lincoln University）
11.但尼丁市政府（Dunedin City Council）
12.皇后鎮湖區政府（Queenstown Lakes District Council）
另外再加上先前預訪之機關包括：奧克蘭區域政府、奧克蘭市政府、奧克蘭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中心等3個單位，一共15個單位。
六、討論與補充資料
    觀摩實習行程圓滿完成後即回到奧克蘭，並在剩餘一個星期之期間，與Jenny及Michael兩位教授進行最後一次討論，除將觀摩實習之成果及心得與他們交換意見外，也就研究資料尚有不足之處，利用圖書館著手進行最後的補充。
第貳章  研究內容（一）紐西蘭原住民基礎資料分析
紐西蘭位於南半球澳洲大陸東南方約二千公里的太平洋上，主要由北島和南島組成。北島面積約115,000平方公里，南島面積為151,000平方公里，加上南島南端的史都華島(Stewart Island)面積3,500平方公里，另外千餘座零星島嶼，總面積為270,500平方公里，約台灣的七倍半大。
南北二島由庫克海峽(Cook Strait)所分隔，總長約1,600公里。雖然台灣與紐西蘭在人地比例上相差懸殊，但是紐西蘭也同樣是個多山的國家，海拔200公尺以下的土地不到25％。
第一節  紐西蘭原住民概況分析
紐西蘭原住民為毛利人種，依據2001年普查結果
，將相關資料分析如下：

一、人口
    2001年紐西蘭總人口數為3820749人
，經常居住總人口數（total usually resident New Zealand population）為3737277人，歐洲裔人口佔經常居住總人口數的80.0％，而毛利人口數為526281人，佔經常居住總人口數14.7％。比較1991年普查資料，毛利人口數增加了21.0％。這些毛利人中，只有大概一半認為其係純粹毛利人種；而具有毛利血統的總人口數為604110人，約佔經常居住總人口數18.0％。
    自1991年至2001年間，雖然毛利族群及具毛利血統之人口是增加的，但純粹毛利人種之人口數卻降低了8.9％，這與異族間通婚的一般性趨勢有關
。在全部具毛利血統人口中，有81％認為其為毛利人。
二、年齡及性別
    普查資料顯示，毛利人之平均年齡為21.9歲，遠低於紐西蘭經常居住總人口平均年齡之34.8歲。十年來，毛利人平均年齡增加1.4歲，符合一般性趨勢。
    51.1％的毛利人為女性，48.9％為男性。男性只有在0到14歲之群組中數量超過女性。
三、區域、都市及鄉村之人口分布
    雖然毛利人佔紐西蘭經常居住總人口數14.7％，但在吉斯本區域（Gisborne 
[image: image10.png]Regional Groupings —————

Iwi Areas --———-—--

Boundaries are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referred
toin extract 1. 3. 2 of the Atlas of New Zealand
Boundaries, date of information, June 1988.

The boundaries are based on knowledge only -
they have no official standing.

TE TAU IHU O TE WAKA

NGAI- TAHU

NGATI MAMOE

WAITAHA

NGAI TAHU
NGATI MAMOE

NGATI MAMOE

NGATI KURI

TE AUPOURI

. \\// S
TE RARAWA N
\{& NGA PUHI
NGATI WAI

N\ o~
N\

\4

TAl TOKERAU 4}

Y

NGATI WHATUA ‘\; 5

NGATI WHATUA KI TAMAKI

] ‘v;
NGATI
d/"ﬁ‘ P WHANAUNGA

N.TAI
< N'PAOA NGATI
\ MU MATAATUA
DRy \ N. TAMATERA & o
NGATI MAHUTA \ oS Q}O WHANAU:
WAKATO so_ff TBe? REPE -APANUI
AN AT se /
TAINUI N.M&\SBK\;; & 29 /ieanboro
] TE I~,8.2/ NGATI/POROU
N.RAUKAWA/\\\ARAWA ’/;\\ H \(y/
h - V3 HITI
NGATI MANIAPOTO SO AN T W
IARAWA[ TUHOE | /4% “\_TE ATANGA-AHAUTI
[ NaaTi TaNU | YA | TUTEKOHE
L —— 5 N. RUAPANI

~, _J el
1
N.MUTUNGA /37 5] @ | E A
— DD & | NGATI KAHUNGUNU =~ [{RONGO-WHAKAA
TARANAKI AT/'QWA)ﬁ’_‘:/S S’ \‘ ‘}z‘? MR N. TAMANUHIRI
~or " :

1 : RONGOMAIWAHINE
TARANAKI X _MARU A
s /\v_ -
NGARUATINE /Y o, LTE AN REKOHU

N |
NGA Y HAU A=
NGARURNY! ,/ ravRu ) |

) /. NGATI | NGATI KAHUNGUNU
M/, ,/RAUKAWA [ ( HERETAUNGA

74
WHANGANUI *\ N,Sa’}\“ /\\ .
MANAWATU| " /° TAKITIMU
RANGITANE / N
NGATIKOATA j == RaNGTane
UGRTIRARUR (G 410,,  MUAUPOKO, TE IWI MORIORI
TR ATIAWA a0, % £ NGATI MUTUNGA

NGATI!
TE)A / NGATI

~ e
~ NGITANE
NGATA APA .  FANCT TE UPOKO O
~J TE IKA
~
NGAI TAHU

NGAI TAHU
TE WAl POUNAMU




圖2-1 毛利人口分布區域圖

資料來源：毛利發展部網站http://www.tpk.govt.nz/maori
Region）佔該區域人口之46.2％，諾斯蘭區域（Northland Region）佔該區域人口
31.6％。若以總人口來看，毛利人大部分集中於北島上半部，將近四分之一（24.3％）居住於奧克蘭區域，13.8％居住於懷卡托區域（Waikato Region）。各區域毛利人口分布情形如圖2-1。

84％的毛利人居住於都市地區。雖然大部分的毛利人居住於人口超過30000的都市中，但是統計顯示，有13.3％的毛利人居住於小型都市地區（人口介於1000人至9999人間），比起全國8.4％之比率高出許多。
四、毛利語言
    毛利語是紐西蘭官方語言之一（另一為英語）。只有25.2％的毛利人認為他們能以毛利語交談有關日常生活之事物；1.1％的毛利人只會講毛利話，不會英語或其他種語言。25.7％的女性及24.6％的男性認為他們可以以毛利語言交談。
    65歲以上的毛利人中，有53.1％能以毛利語言交談，此為比率最高之群組。而最低之群組為15歲以下，只有19.7％的人能說毛利語言。
    在鄉下地區，有29.3％之毛利人能夠以毛利語交談，而在都市地區僅有24.4％。能以毛利語交談之區域統計資料中，以吉斯本區域34.5％為最高，西海岸區域（West Coast Region）14.5％為最低。
五、教育資格或證照（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在15歲以上之毛利人中有56.4％，或158475人具有正式教育資格或證照
；全國之該項比率為72.4％。超過三分之一（35.2％或98877人）的15歲以上毛利人具有中等學校之最高學歷（全國之該項比率為40.1％）；超過五分之一（21.2％或59604人）具有中等學校以外（post-school）之最高學歷或證照
（全國之該項比率為32.3％）。
毛利女性具中等學校以外之最高學歷或證照之比率為22.3％，男性為20.0％；特別是在20至24歲之族群中，年輕的毛利女性具中等學校以外之最高學歷或證照者佔28.0％比起同年齡族群男性21.2％之比率為高。
    具有中等學校以外之最高學歷或證照的15歲以上毛利人中，有22.7％（或13551人）具有進階職業資格（advance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例如大學肄業資格證明；有17.6％（或10494人）具有專門職業資格（skille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例如貿易證照及學徒資格；有22.4％（或13353人）具有大學（含）以上學歷，其中具研究所以上學歷者有3210人，佔具有中等學校以外之最高學歷或證照者之5.4％。
    毛利人取得學歷或證照最主要的領域為社會及文化（包括毛利風俗民情及社會工作等）方面。具有中等學校以外之最高學歷或證照的15歲以上毛利人中，有35.5％屬於這兩個領域或其中之一，特別是43.8％的具有中等學校以外之最高學歷或證照的15歲以上毛利女性屬於這個領域。而男性則有41.1％專攻於工程及其他科技、社會及文化等領域。
    15歲以上毛利人未具正式教育資格或證照者佔43.6％，或122472人（全國知該項比率為27.6％，或686226人）；此比率隨年齡層之增加而上升，例如在20至24歲之群組中，30.5％未具正式教育資格或證照，而85歲以上之群組則為74.1％。
六、勞力狀況
    15歲以上毛利人中，223317人或67.7％處於勞動力供給階段（labor force）
。處於勞動力供給階段的這些人中，185817人或83.2％從事有支薪之工作，其餘37497人或16.8％為失業及正在找工作之階段（比較1991年普查資料，失業率為24％）（全國失業率為7.5％，1991年普查失業率為10.2％）。就業之人當中，76.2％為全職（full-time）工作者，23.8％為兼職（part-time）工作者。
    勞動參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在毛利男性與女性之間，以及隨年齡群組不同而異。毛利男性勞動參與率為74.2％，高於女性之61.9％，毛利總勞動參與率為67.7％（全國勞動參與率為66.7％）。就業的毛利女性係屬兼職工作者之比率為34.7％，比起男性的14.2％高出二倍多。在排除65歲以上者之下，55到59歲年齡層群組之失業率8.6％為最低，15到19歲年齡層群組之失業率33.5％為最高。
    在職業別方面，毛利男性以就業人數來看，最多者為工廠及機械操作員及裝配工（Plant and machine operators and assemblers），佔毛利男性總就業人口之24.8％，其次為貿易工作者（Trades workers），佔13.3％；女性則以服務及銷售員（Service and sales）佔女性總就業人口23.5％為最多，其次為店員（Clerks）佔19.5％。男性在1991年普查時，即以工廠及機械操作員及裝配工為最多，佔26.0％；但女性在1991年時以店員佔23％為最多，其次才是服務及銷售員佔21％。
    雖然毛利人較少能夠從事法律、行政及管理方面之職業，但從1991至2001年間，從事該等職業之比率已由6.7％增加為7.6％。值得注意的是，從1996年至2001年之間，健康及社區服務（Health and community services）之就業人口增加4254人或45.7％，為增加幅度最大之行業；另外，教育（增加26.1％）及資產與事業服務（Property and business services，增加22.3％）等亦有明顯之增加。
七、所得
    15歲以上毛利男性平均年收入為紐幣18600元（以匯率1:23折算新台幣為427800元），全國男性平均年收入為紐幣24900元（新台幣572700元）；毛利女性平均年收入為紐幣13200元（新台幣303600元），全國女性為14500元（新台幣333500元）。
    全職工作之毛利男性及女性，其平均年收入各為紐幣28500元（新台幣655500元）及25300元（新台幣581900元）；毛利女性在兼職工作上所得比男性稍微高一些，各為紐幣10800元（新台幣248400元）及10100元（新台幣232300元）；毛利失業男性的年收入（含失業救濟金）亦比女性低一些，各為紐幣7500元（新台幣172500元）及8700元（新台幣200100元）。
八、自願性工作（Voluntary work）
    自願性工作包含為組織、團體或毛利會堂（Marae）
所做不支薪的活動（unpaid work）。在普查調查夜之前的四個星期內，曾經參與自願性工作者，全國調查之比率為16.2％，毛利族群在所有種族中最高，比率為21.2％，且在30至69歲之毛利人中，有將近四分之一參與自願性工作。
九、家戶及家庭狀況（Households and families）
    81.2％的毛利家戶是單一家庭，9.0％為二家庭合住，0.8％為三或更多家庭合住之狀況。其餘為非家庭之多人家戶（4.4％），及單人家戶（4.6％）。
    將近三分之一（31.7％）的15歲以上毛利人擁有（owned）或部分擁有自己的房子，無論是否有貸款（全國之該項比率為54.9％）。然而仍有68.3％所居住之住處並非自己所擁有。毛利人自有房屋之比率遠低於全國之比率。
十、小結
    毛利人口佔紐西蘭經常居住總人口之14.7％，是紐西蘭之第二大種族，但是其一般就業、所得、教育水準、家戶及家庭狀況等比該國一般平均水準為差，這雖是全世界原住民普遍之狀況，然而近十年來，毛利族群之上述指標正快速改善當中。另外，由於毛利族群於二十世紀初期曾經面臨滅族之威脅（見下部分之分析），加上近二十年來更鼓吹生育，使得現階段之人口結構之平均年齡為22歲左右，此亦影響上開指標之水準，但是這些年輕世代由於教育水準及專業多樣化等之逐漸提升，會是毛利發展及社區營造在未來之一股重要力量。
    毛利語是官方語言，雖然仍有很多人無法流利的以毛利語做為溝通工具，但是此為毛利發展之重要依據，相信日後效益將逐漸展現。毛利人之自願性工作參與率相當高，對於部落社區營造活動是極佳之基礎。
第二節  懷唐伊條約(the Treaty of Waitangi)

毛利人是紐西蘭最早的居民，大約一千年前自玻里尼西亞（Polynesia）的故鄉哈瓦基(Hawaiki)登陸Aotearoa(即紐西蘭－意為「白雲裊繞之境」)。他們分佈於全國, 以種植、狩獵和漁獵為生，並以部落（Iwi）為基礎建立了繁榮的社會，傳衍數百年。
最早發現紐西蘭之西方人為164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之航海家塔斯曼(Abel Tasman)。1769年英國皇家海軍船長庫克(James Cook)登陸紐西蘭。但遲至十九世紀初，英國才開始往紐西蘭移民。當以英國人為主之歐洲人（毛利人稱其為Pakeha）初抵紐西蘭時，毛利人口約10萬多人。
在1840年之前，來紐西蘭的移民主要是捕鯨人、商人和傳教士，人數約有2000人，這些移民與毛利人接觸並進行交易活動（包括買土地），尤其在沿海地區。在此同時，毛利人部落之間常發生戰爭，毛利人從歐洲人交易而得之槍支使戰爭更致命。槍與歐洲人帶來的疾病嚴重影響了毛利人的人口，之後便開始快速減少。
由於商人與移民違法情形越來越多, 英國政府於1933年任命巴斯比(James Busby)為英國公使以保障英國商務的利益, 阻止違法事件的漫延。1835年英國皇室與34位北部地區的毛利酋長簽署了一份「獨立聲明」(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這份文件宣告紐西蘭為英國法律下的獨立國家。它也宣告了紐西蘭權力伸張必須經過毛利人的同意。

雖然派任了巴斯比為公使，違法事件和可疑的歐洲人土地交易仍在增加。英國政府決定紐西蘭需要建立有效的法律。1840年，英國派了哈伯森船長(William Hobson)到紐西蘭擔任代理政府官員。他的任務是與當地毛利酋長簽約以取得紐西蘭的統治權。條約擬定出來並翻譯後, 經過一天的辯論，於1840年2月6日在島嶼灣（Bay of Islands）的懷唐伊島簽定。43位北部地區的酋長在那天簽署了這項條約。接下來的8個月裡，全紐西蘭超過500位毛利族酋長簽署，即為「懷唐依條約」。
條約的三個條文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條  紐西蘭聯合部落聯盟的酋長，以及其餘未成為該聯盟的獨立酋長，絕對無保留地將所擁有對於領土之統治權（powers of Sovereignty）及所有權利交給英國女王。
第二條  英國女王需確保紐西蘭部落、酋長、家族及個人能完全地掌控他們的共有或私有的土地、森林、漁場和其他財產（Properties），只要符合他們的希望。但是當持有人想讓渡土地時，英國女王有依同樣價格優先購買之權利。
第三條  英國女王應確保並給予紐西蘭毛利人擁有與英國臣民相同的所有權利。
雖然此條約至今仍被認為是紐西蘭的立國文件。但自從簽定以來, 該條約仍出現了許多詮釋的問題。英文版與毛利文版的條約都包括三條條文，不過撰寫和翻譯該條約的人都沒有足夠的法律經驗，毛利文版與英文版的詮釋存有很大的差別，尤其第一及第二條，至今仍是爭議不斷。
第一條條文談及統治權，英文版說毛利人要放棄他們的主權或統治權, 交給英國皇室，但毛利文版卻意指毛利人可分享權力（Kawanatanga）。第二條條文談到領導權，毛利文版中之用語為tino rangatiratanga，毛利人認為該條允諾給他們更多權力，讓他們擁有現存的taonga(任何對毛利人來說有物質上或精神上價值的東西，例如語言和文化)。英文版是說讓毛利人掌控他們的土地、森林、漁場和其他財產。
1840年簽署了懷唐伊條約後，紐西蘭就成了英國的殖民地。這使得更多英國移民前住紐西蘭，當越來越多移民抵達，需要的土地越來越大之後，與毛利人之間的土地爭執便越來越多。許多條約中允諾給予毛利人的權力被忽略，且條約的暖昧不清和不明確，使得憤恨與衝突越來越多。在1840年代中期於北部地區造成全面的戰爭，1860年代漫延到其他地方。衝突期間，英國派遣軍隊協助紐西蘭殖民地部隊，一些毛利人也相互協助作戰，不過殖民軍隊的武力與人數優勢，最後結束了與毛利人的戰爭。之後不久，政府奪取了大量毛利人的土地。失去大量的土地加上疾病造成的死亡，使毛利人口急速減少，到了1900年, 只剩下約4萬人，同時期之歐洲人則約50萬人。
1975年，紐西蘭政府建立了「懷唐伊法庭」(Waitangi Tribunal)，並將該條約提升為法（The Treaty of Waitangi Act 1975）。這個法庭是為表示這項條約的尊重與效力而建立。當然，至於到底哪一份語文版本的懷唐伊條約才是正確的？二份都是。因為兩份條約都已簽署, 懷唐伊法庭依根據兩份條約的文字來做決定。從此之後，所有有關之爭議，皆可向該法庭提出訴訟。近數十年來，懷唐伊法庭判決了相當數量由毛利族人所提出的權力主張。在許多案例中，通常以金錢或土地為形式的賠償得到批淮。在最近幾年裡，紐西蘭政府與毛利部落，達成了賠償許多大型的和解（Treaty Settlements）。例如1995年與懷卡托的泰努伊 (Tainui) 部落達成賠償1億7千萬紐幣之和解案；1998年與南島的納伊塔胡 (Ngai Tahu)部落達成賠償1億7千1百多萬紐幣之和解案等等
。目前尚待處理之歷史事件和解案仍有不少，未來勢必逐漸明朗。
另外值得一提的，在1987 年制定「毛利語言法」（The Maori Language Act 1987）前，毛利語並沒有任何實質的官方地位，雖然懷唐伊條約的第二條規定毛利人有完全擁有他們的taonga （任何對毛利人來說有物質上或精神上價值的東西）的權利。紐西蘭政府對要求提高毛利語地位的訴求都是以形式主義來應付。毛利人對這種敷衍了事的應付態度很不滿。1972年由 Nga Tamatoa （戰士之子）發起爭取語言權的請願運動，這個運動得到三萬三千人的簽名支持，雖然沒能立即影響當局的語言政策，卻間接促成1974年毛利事務法（Maori Affairs Act）修正案加入承認毛利語是毛利人的族語及鼓勵毛利語使用的條款。可惜，1978到 1979年的法院判例明白的表示這個條款只是事實的認定，並沒有約束政府推行 毛利語使用的法律效力。
毛利人認為紐西蘭政府沒有遵照懷唐伊條約的規定保障他們的權利，要求重審條約的法律地位。其後懷唐伊法庭認定毛利語是毛利人的taonga，應該受法律的保障，所以要求紐西蘭政府提高毛利語語在教育、法院、大眾媒體、政府服務機關的地位，同時建議成立 毛利語委員會（ Maori Language Commission ）。紐西蘭政府在 1987 年通過「毛利語言法」將毛利語定為官方語言，任何人都有權利在法律程序中以毛利語發言，成立毛利語委員會負責執行、監督毛利語的推行。
綜上所述，懷唐伊條約對於毛利人過去、現在及未來之發展，無疑是個十分重要之關鍵。懷唐伊法庭依據條約精神所做成之判決，正快速影響毛利人之發展，當然也括社區之發展。例如官方語言之地位提升，絕對有助於文化之傳承與再造；而許多相關之和解賠償金已被各部落投入於毛利族人的服務與發展之中，此正為毛利社區發展之重要資金來源。

第三節  毛利傳統社會結構
傳統毛利社會結構根基於血統世系（descent）、長輩（seniority）及大家庭（extended family），並且伴隨發展出毛利的價值觀及思想，例如mana（權力、權威）及tapu（神力、禁忌）。毛利社會結構提供了對於個人及族群之權力基礎，此係透過whakapapa（宗譜）所呈現之親屬關係而決定。另外，居住地及環境的影響亦可決定一個人的權利及關於與其他人及族群之關係發展。
一、毛利社會組織
毛利社會有很清晰之組織，而其基本上由四個主要親屬集合體所構成：whanau、hapu、iwi及waka。每一種集合體都有其內在之權力結構，並且在社會、心靈、情感及經濟上影響每個人。茲將該四種集合體組織分述如下：
（一）whanau（大家庭）
    whanau是毛利社會組織之基本單元，所有人在此出生並接觸社會，相當於一個大家庭結構，其由有最近共同祖先之數個小家庭組成，通常為三代或四代同堂。Whanau也有其內部之權威結構，傳統上由年長者來指揮領導。

Whanau的主要功能為繁衍子孫及教養小孩，如果有小孩雙親已不在人世者，其餘成人需擔負起代理父母之養育責任，故而在whanau之傳統相互照顧文化下，縱使小孩失去雙親或被遺棄，亦不算是太嚴重的事情。在Whanau裏，年長者及行動不便之人亦能受到良好之照顧。而年長者不僅在智慧上受到尊敬，且有助於啟發教導年輕人之各項技藝以對貢獻給族群，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對於whanau內所有小孩之教養比起小孩之父母親更具照顧責任。
    在Whanau裡，一般日常生活決策在此做成，由於成員都是關係非常近之親屬，彼此非常密切。原則上，whanau可以獨立管理自己大部分之日常生活事務，如果遇到需廣泛考量whanau以外之村落或部落事務時，相關之whanau會一起在酋長（rangatira）之領導下共同解決。
    在政治上，面對重要事件之決定時，通常由長老扮演發言人之角色；在經濟上，whanau內之成員共同合力生產及收集食物，相互之間也會分享他們的財富和資源。在部落資源上，雖然他們對於附近之漁場、園地、捕魚之獨木舟…等並不具所有權，但可以有使用權利，且優先使用之權利是被尊重的。綜言之，在大部分之事物上，whanau可以自給自足。另whanau內之親屬關係（whanaungatanga）會決定一個人從直屬親屬到大家庭、支部落、部落之連結，提供毛利人歸屬感，也決定一個人在此不同層次團體內之權利義務。
（二）hapu（支部落）
    hapu是毛利社會中基礎的政治單元，其係由數個whanau所組成，組成之基礎在於共同的祖先。當whanau因為人口增加而持續擴大，他們可能形成hapu。要形成一個hapu，有些條件必須被滿足：包括hapu的領地範圍控制，以及從親屬關係中產生有權威性（mana）的酋長出現。Hapu經常即以該酋長之姓名為名，前面加上意義為後裔子孫的字：Ngati-、Ati-、Kati-、Ngai-、Kai-、Aitanga-、Whanau-、Uri-。這個命名原則同樣適用於iwi（部落）。

而當hapu規模過大時，為了有效的管理運作，也可能分出形成另一個新的hapu。有些成員可能會脫離酋長的兒子們其中之一或較年輕的弟弟之領導，而在原有部分領地或在征服佔領之土地上另建立hapu。
Hapu基本上是以自治為基礎的單位，所以不同hapu間對於內部事務之管理可能有明顯不同。酋長的主要功能乃在確保hapu的生存，以及土地及資源的保護。不過，鄰近hapu之間仍會藉由宗譜之親屬關係維持一定之聯繫，所以hapu本身是各自獨立但相互之間又具依賴之關係，因為有複雜交錯之親屬網絡。
Hapu本身可以分配得到iwi所持有之土地，並且對於這些土地及資源有實際上之政治及經濟的控制權。當人口產生變化，在不同hapu之間會有土地及資源之重新分配，新的土地可以依據需求佔領或開發，但通常須得iwi許可。Hapu通常在運作上像一個團隊，依據whanau的需求進行各種必要之工作以求整個團隊之生存。這些需求包括：防禦、禮俗、宗教聚會、經濟事業例如較大規模之開墾、漁獵、重要食物儲存設施、政治事務、土地使用、資產之生產及使用例如大型獨木舟及會堂（marae）、迎賓及儀式等綜合事宜。
Hapu的主要政治功能之一在於防禦及維持與部落內其他相關hapu的同盟關係。Hapu有責任防禦自己的領土安全，通常也會依靠同部落內鄰近hapu之協助來抵抗外來入侵之武力。綜合來說，相關之hapu彼此會在防禦上合作，但有時互相之間亦會爭吵或戰鬥。
（三）iwi（部落）

    iwi是由數個相關的hapu所組成。因為每個人是由其宗譜來認定，故歸屬於何iwi必須由其有共同之一位祖先來確認，此共同之一位有權威性的祖先即為iwi識別的認定點。
    毛利社會裏，iwi是最大的獨立政治經濟單元，領導者是大酋長（ariki），他們佔有大片領域（rohe），抵禦外族之入侵。Iwi可由其領域範圍來認定，是一個大規模且完整之文化、社會及經濟體（目前iwi的領域範圍如圖2-2）。部落土地為iwi世代所擁有，iwi口述之歷史有助於土地之佔據及管制。iwi的資源基礎比起hapu與whanau更多更廣泛，鄰近之iwi可能會確認邊界範圍，但邊界範圍亦常為衝突之來源。
    部落財產是由各hapu的土地、湖泊、河流、沼澤及連接其間之小溪流，及鄰接之泥灘、岩石、礁及海面所構成。主要的漁獵遠征、交易之安排、和平協定及戰爭等，都屬於部落之執行層次。
Iwi有自己的設施、目標及責任，提供對內對外同盟的根基，無論是以戰爭或和平之方式。Iwi的基本角色，就是保護成員的利益，組織whanau及hapu並且維持及增進共同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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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毛利部落分布領域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takoa.co.nz
（四）waka（部落聯盟）

    waka是毛利社會最大的親屬團體。基於iwi間之共同祖先而聯繫形成，不過其聯繫之關係不若iwi內各hapu之横向聯繫來的強。維繫聯合部落之基礎在於不同遷移路線及時期之老祖先的獨木舟
。Waka內的iwi，就如同iwi內的hapu，相互之間經常發生戰爭，但也經常在部落領導下協力合作有關部落事務。對於外來入侵者，也會以聯盟的力量來抵禦。

    當然，維繫聯盟並不容易，有時當需要團結一至對外時，只能期望有卓越的領導者來統合，並且訴諸共同老祖先之情感因素來說服眾多之部落。

綜上，毛利社會之組織有其明確之傳統階層，如圖2-3所示。其中對於目前毛利社會發展影響較大者為whanau、hapu及iwi。毛利社會至今仍是親屬關係綿密而且維持大家庭傳統中相互照顧支援之特色。另外，尤其是iwi，在當前紐西蘭社會裡，由於iwi有明確之領域範圍，且為傳統毛利人之經濟及政治單元，幾乎所有與政府部門間之互動皆以iwi為窗口，在各種相關法令裡亦可見到其法定地位，其對於毛利社區之營造發展，自然是一個重要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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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毛利傳統社會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傳統毛利社會階級
傳統毛利社會之身分階級決定個人之社會地位及權利義務。階級之認定係以血統為依據，由個人之血統所顯現出之親屬關係及位階不同，會影響個人的mana and tapu。
Mana及 tapu之觀念支配整個毛利社會，兩者皆存在於個人、團體及任何事物中。Mana源自於祖先，個人所承繼之mana與血統有關，但藉由自己的行為可以增加或減少，例如平民從事對於毛利社會有貢獻之活動或行為，可以增加mana，也會增進自己的社會地位，甚至晉升為貴族階級，而貴族階級的努力，則有助於整個族群力量的提升。Tapu是一種神力或禁忌，個人或團體皆須遵守祖先所建立之行為規範，如果違背不敬，會產生極大危險。事實上，tapu所扮演之角色是一種保護機制，無論是對人或對環境，也因此，對於資源會產生永續使用之結果。
毛利人會盡量在日常生活中維護並增進其mana及tapu，這樣的傳統觀念也有助於維持社會階級之穩定。傳統毛利社會主要由三個階級所構成：貴族（rangatira）、平民（tutua）、奴隸（taurekareka）。分述如下：
（一）貴族（rangatira）
    酋長（ariki）通常是社會地位最高之家庭所誕生的第一個兒子，是貴族階級的首領。所謂地位最高之家庭，由朝iwi或hapu的創始祖先的貴族血統來追溯，而其餘較年輕之兄弟姊妹則被稱為貴族。
酋長從祖先承繼權力及神力，因為權力及神力被認為來自直系祖先，所以酋長被視為祖先的表徵，因此最接近祖先，當然他所擁有的自然是整個族群內最大的權利及神力。
（二）平民（tutua）
    平民階級是毛利社會最大之族群。很多此階級之人具有特定之技藝，他們是毛利社會裡最大的生產團體，經濟發展主要依賴這些人。
    事實上，用平民來代表此階級並非最佳之詮釋，因為他們雖非直接源自貴族的直系血統，但也可能是該血統之分支因而地位較低一些，但是實質上仍帶有一些貴族的血統。
    這些地位較低之家族後裔與其他相似狀況之家族通婚，使得其與貴族血統越來越遠，最後亦有可能另立自己的hapu。
（三）奴隸（taurekareka）
    奴隸為戰爭所俘虜之人，在戰勝之hapu或iwi內擔任僕役之工作。雖然這些人是奴隸，但通常在身體行動上並未受到限制。奴隸通常並不會想逃跑，他們的族人也寧願認為他們已經去世而不願嘗試去營救。
    傳統的社會階級觀念雖然已逐漸淡化，但是貴族階級仍普遍受到廣泛毛利族群之尊敬及服從，而mana及tapu之觀念更是深植人心，尤其是以這種觀念來面對週遭環境資源之利用時，更顯其智慧及價值。
因為如此，紐西蘭政府在各種法令上面，尤其是以資源管理法（Resource Management Act）為主的相關法規，明文規範對於毛利人使用資源之尊重，這些對於毛利社區之發展亦有顯著影響。
三、毛利集會所（Marae）
毛利集會所無疑是毛利社會生活的中心，whanau、hapu及iwi等組織團體的焦點。在集會所裡，他們可以聚集討論、辯論、慶祝、歡迎新生命的到來、哀悼逝去的族人。紐西蘭至今仍有超過1000個毛利集會所，而且持續增加當中，增加之原因除因部落本身因人口增加等因素而需要外，另外一點重要因素係因有許多毛利人仍不知其屬於何部落，而這些人通常居住於都市地區，基於毛利情感及團體力量而集合創立之都市原住民部落，並因而而成立新集會所。集會所在毛利社會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集會所是部落社區聚集地之建築物及開放空間，所有關於部落的公共事務幾乎皆在此地進行。集會所的最重要部份，為其會堂（Wharenui，意義即是「大房子」），是一個具有毛利精神象徵及莊嚴之建築，其結構如圖2-4、2-5。
Wharenui的結構模彷了人的身體。前方的部份叫koruru，代表祖先的頭部。Roro是入口上方的那一面牆，代表祖先的腦部。maihi是在地上從「頭部」延伸過來的大板子, 代表祖先的手臂。Amo是在Wharenui前的小板子，代表祖先的腿，而tahuhu是與屋頂同高的樑柱，代表祖先的脊椎。Heke代表祖先的肋骨。許多Wharenui內有複雜的雕刻和裝飾板，呈現部落的宗譜與毛利造物神的故事。綜合來說，由於wharenui代表祖先的存在，因而可想見所有在此處所舉行之會議或活動，絕對是莊嚴神聖的象徵。
毛利人在集會所所舉行之正式聚集活動，稱之為hui。Hui可以包括婚禮的慶祝、喪禮以及各式各樣之集體會議。傳統上，所有訪客（manuhiri）要進入集會所前，必須經過一些固定之程序：首先訪客需集合於集會所大門外，並且須有一位領導的發言人，等待主人家之召喚（karanga）；一位女性長者會從集會所內代表主人家（tangata whenua）致上歡迎的召喚，她的召喚通常代表著允許訪客移動進入集會所、要求訪客對於主人家逝去的祖先表達敬意（koha）（通常係由訪客致贈禮物，現代多以現金為替代）、儘可能認同主人家之部落背景、詢問來意以及聲明集會所範圍內是具神聖禁忌之處，不得褻瀆；訪客發言人必須仔細聆聽召喚，並且回應主人家之要求；完成之後，訪客即可肅穆進入集會所並且就座，而女性不可坐在前排，並且照習俗訪客與主人家分於不同之兩邊且面對面；再來就是由當地長者及訪客領導人等進行一連串之正式演說及互動，每一個演說後，通常都會跟隨唱歌（waiata）以更美化演說之詞句內容，這個過程有時即需花上幾小時；完成之後，主人家會對訪客進行碰鼻禮（hongi），之後即可開始進行訪客之目的，例如會議。通常進行會議之前，主人家亦會安排傳統食物（hangi）讓訪客享用，以表示主人家之殷勤好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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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毛利集會所主建物－Whare（一）
資料來源：lecture of 「Maori and Resource Management」course,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4
事實上，上開這些進入集會所之程序在古老的以前並非如此單純。原始的意涵上，訪客可能是友好的，也可能是敵意的。通常主人家從整個程序中去試探來訪者之真正意圖，結果也通常有兩種－歡迎或戰鬥。庫克船長第一次與毛利人接觸時，即由於毛利人之誤解其意圖，最後終於仍導致流血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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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毛利集會所主建物－Whare（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於Rotorua
而在毛利人本身對於集會所之使用上，傳統的毛利社會由於階級意識之關係，在族人之公共事務會議上，血統及年齡遠比專業性來的重要－貴族及長輩發言的重要性遠大於在此事務上有專門研究之人的看法，雖然現今的毛利社會已較能接受不單以血統及年齡來論斷。毛利的女性在傳統上亦缺乏在集會所發言之機會，因此女性若有一些看法想表達，通常希望能透過家族裏的長輩代表他們來爭取，但是長輩有絕對地權力可以拒絕或接受，而非像一般歐洲人能夠民主地充分討論並且被尊重。
另外，毛利人在集會所內，通常只允許所有人以毛利語進行交談及討論，這當然也包括所有的召喚程序及演說，所以來訪者也必須學會毛利語才行。不過，時代及環境之變遷已使得這樣的堅持逐漸有被外來語侵蝕的現象。
第參章  研究內容（二）原住民部落社區總體營造相關課題分析
第一節  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模式
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模式與其傳統之親屬關係團體：大家庭（whanau）、支部落（hapu）、部落（iwi）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尤其是部落。
    前章提及，傳統毛利社會裏，iwi是最大的獨立政治經濟單元，是一個大規模且完整之文化、社會及經濟體。由於各iwi有自己的設施、目標及責任，而其基本角色，就是保護成員的利益，組織whanau及hapu並且維持及增進共同之權利。這樣的角色及機制，至今仍相當重要。
    紐西蘭境內目前有123個iwi
。其中17個無名稱，但知道祖先的waka（獨木舟）或過去曾有紀錄；另有10個iwi有名稱，但傳統領域範圍未明。根據2001年之普查資料顯示，具有毛利血統的總人口數604110人中，有102981人屬於最大之Ngapuhi iwi，其次為Ngati Porou iwi，共有61701人。前十大之iwi總人口數為407412人，佔具有毛利血統的總人口數之67.4％，另外，有111810人不清楚自己屬於哪一個iwi，佔18.5％。
    由於過去一百年來的整體環境變遷，紐西蘭的毛利人已經是世界上最都市化（Urbanized）的族群之一
，有高達84％的毛利人居住於都市地區。這樣的變遷，直接造成舊有部落所形成之地域型社區逐漸瓦解，故在今日，所謂純粹毛利人所居住之部落社區實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各不同種族混合（mixed）居住的社區型態
。
    雖然混居型態之社區已是紐西蘭全部族群之常態，但是毛利族群本身之發展卻仍是毛利人最重要之社區課題。也由於實際居住屬於混居之關係，毛利社區發展即不以整體居住社區之實體改善為重點，因為在居住環境上，毛利族群與其他種族並無明顯差異，相對地在發展上係以族群發展為目標，而無論居住地為何處，只要是系屬同一部落者，則皆享有權利並負擔義務。
基本上，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之推動，係以iwi為運作中心，其基本組織及功能如圖3-1並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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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毛利部落（iwi）組織功能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管理委員會

　　為推行部落之各項發展活動，通常每一部落皆設有管理委員會來代表全體成員負責執行及管理相關事務。管理委員會設置5到15位委員，這些委員係由所有該部落之成員投票選出，任期視其部落所訂規則而定。
二、社區總體營造課題之推動內涵
　　一般部落之發展課題分為下列四種：
（一）經濟發展

　　毛利社區總體營造根基於經濟事務之發展。自1840年簽署懷唐伊條約以來，雖然毛利族群失去了廣大面積之土地，惟依舊有相當大量之土地為毛利族群所擁有，紐西蘭政府並且設置毛利土地法庭（Maori Land Court）專門處理關於毛利土地之爭議。依據毛利土地法（Te Ture Whenua Maori/ Maori Land Act）第218條之規定，只要iwi或hapu為了毛利社區整體利益著想，經由毛利土地法庭許可，得成立信託機構（trust）來經營管理毛利土地，以提升及有效利用毛利土地。另外，iwi亦可以依據一般信託法（the Trust Act）及其他一般性法律來組織公司或其他合作社等機構，以iwi成員為股東，來經營營利性或非營利性之事業。
至於在經濟發展所需資金方面，除了由部落成員共同出資、向銀行借貸等方式外，懷唐伊法庭對於各部落與紐西蘭政府間的歷史爭議案件之訴訟所做成賠償之判決及和解（Treaty Settlements），相關部落直接由政府單位得到平均數百萬至上億元之賠償金，亦為發展經濟及文化、社會、教育之重要資金來源。
毛利部落經營之事業種類甚多，且多以毛利傳統自然及人文資源為事業基礎並衍生出相關之事業群，例如飯店、船公司、各種旅遊文化事業等，有些甚至產品已外銷至國外，例如第一個成功將酒類產品外銷至國外的毛利人經營之公司：Tohu製酒公司（Tohu Wines Ltd），其屬於Ngati Rarua Atiawa Iwi所經營
。
    以部落為基礎之經濟事業，不但能凝聚族人之向心力、有效利用部落所擁有之各種資源，更能提供族人之就業機會，直接降低失業率，並提升族群之自信心。經營事業所得收益，除支應事業本身所需經營成本及投資外，更被用來作為部落發展文化、社會及教育等活動之基金，由全體族人共享共用，並減少對於政府部門之依賴。
（二）文化發展

各部落皆設置專人及編列專門經費供部落文史資料之研究撰寫及後續更新補充，以將部落文化及發展傳承。其研究之過程需族人共同參與考證，這樣之工作有助於成員體認及釐清自我之文化及歷史價值，並藉以教育下一代。

毛利人傳統之木雕、編織、石雕及歌舞等藝術水準甚高，部落亦擔負起文化傳承之重責。根據統計
，有將近45％的毛利人參與毛利傳統藝術活動，這些人中，有32％參與毛利歌謠（Waiata）之表演，18％參與傳統戰舞（Kapa haka），12％參與火球（poi）之表演活動，此三者為參與者最多之文化活動。而參與者主要是為了娛樂享受及文化傳承。另外，集會所（Marae）則是參與這些活動最主要之場所，57％的毛利歌謠及62％的傳統戰舞活動在各集會所舉行。
這些相關之文化發展活動，主要由部落或支部落來統籌推動，由於經費上通常有部落經營之事業或政府部門之和解賠償金為基礎，在推展上較為順利。
（三）社會發展
    各部落間有多元之社會服務項目。以社會健康照顧為例，Ngati Porou iwi 在1995年成立部落之健康機構（Ngati Porou Hauora），並開始對於居住北島東海岸地區之族人提供健康服務，並在1996年九月與地方政府部門之健康機構（Te Tairawhiti Healthcare）簽署同意書，以結合他們的健康服務項目，在1999年時，Te Puia Springs醫院及鄰近多個社區健康中心全部正式納入Ngati Porou Hauora之合作對象，服務項目包括婦女及新生兒健康服務、公共衛生、緊急救護聯絡及接送、醫療手術病房安排…等等，對於部落、支部落甚至大家庭，更提升健康之保障，而這些主要皆出自於部落之主動運作，毛利人亦相信此對於提升族群之健康照顧有深遠及正面之影響。Ngati Porou Hauora 並且成為第一個與醫院合作提供健康醫療服務之毛利機構
，而在目前，由於醫療救助營造工作推動成效卓著，部落更已能夠提供更多元之相關服務，包括對於社區提供例如有關照顧及醫療老年人及行動不便之人的社區教育等，更擴大總體營造之功能。
另外，如果iwi組織較小者，亦可聯合數個部落來共同經營，例如Te Rapuora o Te Waiharaeke，這是一個由四個iwi（Ngati Apa Ki, Te Atiawa , Ngati Kuia ,Ngati Toarangatira）所共同組成之健康機構，提供社區裏行動不便者服務、復建、短期心理重建及一般性之社區健康教育、諮詢等，以確保部落弱勢居民能受到更好及專業之照顧，並能清楚了解這些機構所能提供之服務及幫助。
毛利傳統親屬關係及相互照顧之傳統觀念及做法，實有助於毛利社會之救助服務活動之推行。上述這些概念，同時適用於社區營造有關之其他社會服務事項上面。
（四）教育發展
    過去殖民地時期，皇室對於毛利文化的破壞及毛利語的禁止，使得毛利文化及語言瀕臨滅絕，也促使毛利人更加重視文化教育及語言之復興
。另外，由於毛利族群在就業方面之相對劣勢，也就是說無論教育程度、專業技術及能力上均較一般平均水準為低，亦促使毛利人更加重視教育之發展。
    毛利人認為教導孩子們毛利語，會讓他們對自己的文化、語言感到驕傲，而這些新世代，都會成為未來的社會中堅。各部落通常皆運用所轄集會所來作為教授母語之中心，並由長輩教導孩子們語言和文化，孩子們在生活上、玩耍時，都開始使用毛利語，使毛利語逐漸復興。另外，以集會所為語言及文化學習中心，亦符合集會所內僅能使用毛利語演講及交談之傳統。
由部落社區推動之毛利語學習活動逐步蔓延至全國，而為了使孩子們能在自己語言和文化的環境中接受教育，毛利學校便應運而生，雙語（英語及毛利語）學校也逐漸成立，毛利大學及其它高等教育機構，也開始提供毛利語及毛利文化的文憑。早期由集會所訓練出來的毛利青年在大學畢業後，有些也會回到學校，將其所學傳承給下一代，而且毛利語及毛利文化專家變成公私部門爭相聘用的對象，這個現象在教育機構，尤其明顯。於是毛利語言及文化教育之傳承形成良性循環。
    在這些基礎上，各部落仍持續擴大推動教育發展事項，例如為部落年輕學子設置高等教育獎學金、清寒獎助學金之補助、成人終生學習之推行等等。另外，為提高教育品質，部落亦開始與高等教育機構例如大學及技術學院合作，設置毛利相關教育課程、專門技術及產業訓練，以提升毛利文化之認知層面及毛利人之就業條件。
三、小結
    最近幾十年來毛利部落逐漸以其傳統價值及以親屬團體所組成之組織架構，推動部落社區之經濟、文化、社會及教育等總體營造發展事宜，並獲致相當之成效。雖然有些部落之發展活動，以來自於懷唐伊法庭所判決應由皇室給予該部落之龐大賠償金之運用為經費來源，惟實際上，大部分之部落並無或目前尚未獲得該項賠償款，但卻仍能以部落經營之事業來支援部落發展之各項營造活動，誠屬不易。

綜合來說，毛利部落社區之發展課題具備多元性之特質，在發展模式上，為一「經濟導向型」之社區總體營造模式，即其係以經濟產業發展為基礎，藉由經濟事業之經營開發，作為部落其他層面包括文化、社會及教育營造活動之後盾，並且逐漸能自給自足，部落族人亦因發展過程之參與進而提升自我競爭力、自尊及自信，而這正是社區總體營造之實質內涵。 
第二節  毛利資源之保護－資源管理法（Resource Management Act）
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既為一經濟導向型之社區總體營造模式，且經濟發展主要又係以傳統屬於毛利人使用及維護之自然資源及文化資產為事業發展之主題，故毛利資源之保護即為重要之課題，因為無資源之保護，即無該等事業之發展，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亦將失去最重要之依據。
紐西蘭政府為整合各種資源之管理，於1991年制定資源管理法（Resource Management Act），全文共計433條，加上十個附表（schedule），以促使自然及物理資源(natural and physical resources)達到永續管理(sustainable management)之目的（第5條第1項）。所謂「自然及物理資源」，包括土地、水、空氣、土壤、礦產、能源及所有型態之動物、植物（無論是否為紐西蘭原生種），及構造物（structures）（第2條）；「永續管理」係指以適當方式或比率來管理自然及物理資源的使用、開發及保護，以確保其能為人們及社區提供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福祉以及健康與安全，而又能為未來世代維持這些資源合理可預見的永續性，確保空氣、水、土壤及生態系統的維生性，避免、改正或減輕活動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第5條第2項）。資源管理法涵蓋範圍包括所有自然及物理資源，甚至連與社區總體營造發展相關之城鄉規劃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都納入，並同時將該規劃法明令廢止。
資源管理法明文規範下列與毛利資源有關之事項（見表3-1）：

一、所有人使用資源須考量之基本原則：
為了達成本法的目的，凡依據本法就自然及物理資源的使用開發及保護之功能及權利的運作，都應該：確認並提供下列全國性適用之重點原則…即與毛利及其文化與傳統土地、水、舊遺址、祖靈聖地(waahi tapu)及其他傳統使用地等之關係；（第6條）特別考量毛利資源的守護(kaitiakitanga)；（第7條）需將懷唐伊條約之原則納入考量。（第8條）
二、關於水的限制：
本條第一款原則禁止取得、使用、危害或變更任何水、熱或能源，但如果地熱水、水、熱或能源的取用與該地區毛利人為公共利益之傳統一致，且對於環境沒有負面影響的話，不在此限。（第14條）
三、功能、權利義務之移轉：

地方權責機就本法規範下之功能、權利與義務，在合於本條規定下，可以將一個或多個之功能、權利與義務移轉給其他權責機關(public authority)，但不包括此移轉權利之移轉。前項所稱權責機關，包括任何的地方機關、任何的iwi 機構......。（第33條）地區機關(territorial authority)在本法規範下，除了計畫的核准及變更之外，可以將一個或多個之功能、權利與義務授權給依據「地方政府法(2002)」所設立之任何社區委員會(community board)，只要該授權事項對於該社區是重要之事件。（第34條）
四、公聽會：

關於公聽會，為決定適當程序以達本條第一項（資源使用之許可申請、區域政策聲明…等）之目的，地方權責機關、許可機關或取得許可舉行公聽會之個人，應該確認毛利傳統，並依據「毛利語言法(1987)」之規定，適當地取得毛利語之書面或口頭證明。（第39條）
五、政策聲明及計畫：

保育部所準備及建議之紐西蘭海岸政策聲明，應該就對於地方毛利，包括祖靈聖地、獨木舟登陸地、漁場、編織用植物等，有特別保護價值特色之海岸環境加以說明。（第58條）當準備或改變區域政策聲明、區域計畫時，區域機關(regional council)必須將受此區域政策聲明影響之iwi機關所認可之任何相關之規劃文件列入考量。（第61、66條）區域政策聲明應該敘明對於該區域內iwi機關資源管理有顯著相關之事宜。（第62條）當準備或改變地區計畫時，地區機關必須將受此地區計畫影響之iwi機關所認可之任何相關之規劃文件列入考量。（第74條）
六、諮詢iwi組織：

所提議的區域性海岸計畫，應由區域機關在諮詢保育部及該區域內之iwi機關後備妥。相關地方機關在準備政策聲明或計畫之期間，應該透過iwi組織及部落來探詢該地區可能受影響之毛利族群之意見。（本法附表一第一部分）
資源管理法對於毛利資源之保護有幾點特色：
一、確認毛利族群傳統資源之價值及地位：
    資源管理法明文規範凡涉有關資源之政策或計畫，皆須陳明與毛利及其文化與傳統土地、水、舊遺址、祖靈聖地及其他傳統使用地等之關係，並特別考量毛利資源的守護，以確保毛利傳統資源不受到破壞，相對來說，該法已確認毛利族群傳統資源之價值及地位，並應特別予以保護。
二、承認皇室過去對於保護毛利資源及利益之承諾：
紐西蘭幾乎所有之法律皆明文強調「需將懷唐伊條約之原則納入考量」，即依據當初皇室與毛利族群所簽之保障及尊重毛利族群權益之承諾。是以在資源使用上若對於自然型態或文化遺產及價值，包括景觀、土地型態、歷史事件地點及祖靈聖地等之任何使用、開發等，有實際及潛在影響之事項，皆須尊重毛利族群之意見。
三、毛利人傳統使用優先：
    資源管理法對於毛利傳統資源之保護，即有關該種資源之使用，由毛利族群基於傳統之使用關係優先使用，以尊重族群。
四、對於部落組織之授權：
    資源管理法第33、34條規定，政府機關可以將一個或多個之功能、權利與義務移轉給iwi組織，此規定對於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之推動是一大助益，因為有關部落社區之發展課題，可以直接授權給部落處理
。另外，此可授權予部落組織之規定，亦即確認iwi的自治地位，使得政府機關與毛利族群溝通或實施原住民政策時，得直接以iwi為對話窗口。
五、資源使用同意權之行使：

    資源管理法為有效管理資源之利用，特別規範任何資源之使用皆須申請許可（consent），審查過程尤須注意是否侵犯毛利資源，若有爭議無法解決時，得訴請規劃法庭（Planning Tribunal）
判決，以維雙方權益。
    綜合言之，資源管理法對於毛利傳統價值及資源之保護，使得毛利部落社區營造活動之推動，更增添保障及對於原住民權益之尊重，而部落以自然資源及文化為基礎之事業發展更能順遂。此立法之保障，對於社造活動是相當重要的基石，值得參考。
表3-1 資源管理法內有關毛利傳統資源保護之相關規定
	章節
	條號
	條文內容概要

	第二部分
目的及原則
	2

5
6(e)

7(a)

8


	所謂自然及物理資源(natural and physical resources)，包括土地、水、空氣、土壤、礦產、能源及所有型態之動物、植物（無論是否為紐西蘭原生種），及構造物（structures）。

本法之目的在於促進自然及物理資源(natural and physical resources)之永續管理(sustainable management)。

「永續管理」係指以適當方式或比率來管理自然及物理資源的使用、開發及保護，以確保其能為人們及社區提供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福祉以及健康與安全，而又能為未來世代維持這些資源合理可預見的永續性，確保空氣、水、土壤及生態系統的維生性，避免、改正或減輕活動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

為了達成本法的目的，所有的人依據本法就自然及物理資源的使用開發及保護之功能及權利的運作，都應該確認並提供下列全國性適用之重點原則….即與毛利及其文化與傳統土地、水、舊遺址、祖靈聖地(waahi tapu)及其他傳統使用地等之關係。

為了達成本法的目的，所有的人依據本法就自然及物理資源的使用開發及保護之功能及權利的運作，應特別考量毛利資源的守護(kaitiakitanga)。

為了達成本法的目的，所有的人依據本法就自然及物理資源的使用開發及保護之功能及權利的運作，都應將懷唐伊條約(the Treaty of Waitangi)之原則納入考量。

	第三部分

本法所規範之義務及限制
	14(3)(c)
	關於水的限制：本條第一款原則禁止取得、使用、危害或變更任何水、熱或能源，但如果地熱水、水、熱或能源的取用與該地區毛利人為公共利益之傳統一致，且對於環境沒有負面影響的話，不在此限。

	第四部份

中央及地方政府功能、權利及義務
	33(1),(2)

34(2)

39(2)(b)
	地方權責機就本法規範下之功能、權利與義務，在合於本條規定下，可以將一個或多個之功能、權利與義務移轉給其他權責機關(public authority)，但不包括此移轉權利之移轉。前項所稱權責機關，包括任何的地方機關、任何的iwi 機構......。

地區權責機關(territorial authority)在本法規範下，除了計畫的核准及變更之外，可以將一個或多個之功能、權利與義務授權給依據「地方政府法(2002)」所設立之任何社區委員會(community board)，只要該授權事項對於該社區是重要之事件。

關於公聽會，為決定適當程序以達本條第一項之目的，地方權責機關、許可機關或取得許可舉行公聽會之個人，應該確認毛利傳統，並依據「毛利語言法(1987)」之規定，適當地取得毛利語之書面或口頭證明。

	第五部分

標準，政策聲明及計畫
	58(b)

61(2a)

62(1)(b)

66(2a)

74


	保育部所準備及建議之紐西蘭海岸政策聲明，應該就對於地方毛利，包括祖靈聖地、獨木舟登陸地、漁場、編織用植物等，有特別保護價值特色之海岸環境加以說明。

當準備或改變區域政策聲明時，區域機關(regional council)必須將受此區域政策聲明影響之iwi機關所認可之任何相關之規劃文件列入考量。

區域政策聲明應該敘明對於該區域內iwi機關資源管理有顯著相關之事宜。

當準備或改變區域計畫時，區域機關(regional council)必須將受此區域計畫影響之iwi機關所認可之任何相關之規劃文件列入考量。

當準備或改變地區計畫時，地區機關(territorial authority)必須將受此地區計畫影響之iwi機關所認可之任何相關之規劃文件列入考量。

	附表一


	第一部分2(2)

第一部分3(1)(d)


	所提議的區域性海岸計畫，應由區域機關在諮詢保育部及該區域內之iwi機關後備妥。

相關地方機關在準備政策聲明或計畫之期間，應該透過iwi機關及部落議會來探詢該地區可能受影響之毛利族群之意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地方政府之角色與功能－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紐西蘭政府階層基本上為二級制（如圖3-2），即中央政府（各部會）與地方政府（包含區域政府（Regional Council）與市、區政府（City Council and District Council））。紐西蘭有12個區域政府及74個市、區政府（16個市政府、58個區政府）。通常一個區域政府轄區範圍內會有數個市或區政府，但是區域政府與市、區政府並無上下屬之關係，彼此業務亦不重疊。例如以公共交通為例，區域政府負責區域性之大眾運輸系統，而各市、區政府則負責各該轄區之市內公共運輸系統。各市、區內尚轄有數個社區委員會（Community Board），此係依據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之規定須設立之機構。

[image: image6]
圖3-2 紐西蘭政府階層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地方政府法共計314條，分十二部分，目的在於為紐西蘭社會之多元性提供民主及效率之地方政府。為達此目的，地方政府法提供地方權責單位決定從事何種活動及方法之架構及權利，提升地方權責單位對於轄區社區之施政明朗性，提供地方權責單位對於提升轄區社區之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等福祉的永續發展方法。（第3條）
地方政府法明確提供下列關於與社區（含毛利部落社區）關係之法律依據（詳見表3-2）：
一、懷唐伊條約原則之適用：

為了承認及彰顯皇室(the Crown)對於適當考量懷唐伊條約原則的責任，並且持續及改善毛利族群在地方政府決策過程參與之機會，本法第二及第六部分提供地方權責機關在促進毛利族群參與其機關決策過程之原則與要求。（第4條）
二、毛利族群代表：

地方政府委員會(Local Government Commission)由部長委派之三名委員組成。其中之一必須具有毛利風俗民情及實務之相當認知，並且須於徵詢毛利事務部長後指定。（第32條）
三、社區委員會之角色：

社區委員會之角色為：代表其社區，爭取社區利益；考量及報告所有與地區權責機關相關連之事務，或其他與社區委員會有關之事務；維持地區權責機關所提供該社區內之服務及設施之運作；向地區權責機關提報每年社區支出報告及建議；與本社區內之社區組織及特定利益團體維持溝通；執行地區權責機關所授權之其他職責。（第52條）
四、決策過程：
在決策過程中，地方權責機關必須尋求確認並評估為達成決策目標的所有可供選擇之合理可行方式。如果在上開選擇之事項中，明顯涉及關於土地及水體事宜，則應將毛利與他們的文化及傳統，與其傳統土地、水、舊遺址、祖靈聖地、有價值的野生動植物群及其他傳統使用地等之關係列入考量。（第77條）
    地方權責機關必須建立及維持提供給毛利族群在決策過程參與之機會，以及可以促進毛利族群發展其在決策過程參與貢獻之能力的方式，並提供相關資訊給毛利族群，以達成上開目的。（第81條）
五、界定社區成果：

地方政府必須至少每六年一次, 提出其地區或區域界定中長期社區成果(community outcomes)之程序。界定社區成果之目的在於:

（一）提供社區討論他們目前及未來在社區的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福祉等所想要的成果; 且

（二）提供社區討論他們對於所界定目前及未來在社區的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福祉等所想要的成果之相對重要性及優先順序; 且

（三）提供衡量社區成果進度達成之機會; 且

（四）提升社區資源之應用與更佳之協力合作; 且

（五）提供地方機關及其他組織設定相關活動優先順序時之參考及引導。（第91條）
六、長期社區計畫（Long-term council community plan）：
地方機關必須總是有一個在本條規定下之長期社區計畫，在採用或修正計畫時, 必須使用特別諮詢程序。長期社區計畫之目的在於：
（一）描述地方機關之活動。

（二）描述地方機關所轄地區或區域之社區成果。
（三）提供地方機關綜合決策及資源之協力合作。

（四）提供地方機關的主要長期決策及活動。

（五）提供地方機關對於社區執政透明度之基礎。

（六）提供在地方機關舉辦各種活動之決策過程中，大眾參與之機會。

本條所採長期社區計畫必須涵蓋不少於十個連續之會計年度。（第93條）
七、年度計畫：
地方機關於每個會計年度,必須準備並採行一份年度計畫，在採用年度計畫時, 必須使用特別諮詢程序。年度計畫之目的在於：
（一）將每年之預算及資金分配陳述於相關之年度計畫中。

（二）從預算及資金分配陳述中,確認地方機關之長期社區計畫內該年度之變動情形。

（三）支持長期社區計畫對於地方機關之綜合決策與資源之協力合作。

（四）增加地方機關對於社區之透明度。

（五）延伸在地方機關所辦理關於成本及資金之活動等決策過程中,大眾參與之機會。

本條規範下之每一個被採用之年度計畫,必須依據長期社區計畫內之預算及資金分配陳述所定之原則與程序來訂定，且地方機關該年度之活動確實參考長期社區計畫之規範。（第95條）
八、諮詢iwi組織
所提議的區域性海岸計畫，應由區域機關在諮詢保育部及該區域內之iwi機關後備妥。相關地方機關在準備政策聲明或計畫之期間，應該透過iwi機關及部落來探詢該地區可能受影響之毛利族群之意見。（本法附表六第一部分）
    於地方政府法規範下，地方政府在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中之功能及角色分析如下：
一、地方政府與毛利族群之關係
    由於懷唐伊條約是由毛利族群與英國皇室所簽署，因此傳統上毛利人認為有關毛利族群權益之保障應由皇室來負責，亦即其與皇室所代表之中央政府是一種夥伴關係，對話窗口應為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
。這樣的認知使得地方政府法所規範「承認及彰顯皇室對於適當考量懷唐伊條約原則的責任」受到強烈之爭論，且傳統上地方政府與毛利族群並無太多之政策交集，致使該法實施之初並不順暢，例如在資源管理法所規範之資源使用許可之爭議上，資源管理法規定有關許可之申請由地方政府來審議執行，但毛利族群認為應由中央政府來與其對話
。
    經過這幾年紐西蘭政府之努力，目前毛利族群已漸能接受由地方政府與其對話之方式，特別是像社區發展營造這種有較強地方性質偏向之事務方面，亦顯得較為順遂。
二、社區計畫－由下而上
    地方政府法規定各地方政府應制定長期社區計畫及年度計畫，在制定之過程上，必須由社區提出所希望之社區發展成果（outcomes）。社區得以充分討論他們目前及未來在社區的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福祉等所想要的成果及相對重要性及優先順序，並且提升社區資源之應用與更佳之協力合作，以提供地方機關及其他組織設定相關活動優先順序時之參考及引導。因此在社區營造之課題上，得以先經由社區充分地討論後，將所需要營造之項目及需求提報地方政府以列入施政計畫內分配經費並執行。這是一種由下而上之社區實質需求之表徵，無論原住民社區或一般社區皆能適用。
三、諮詢－公眾參與
    上開社區計畫及年度計畫於各社區提出所需之社區成果意見後，地方政府所彙整之政策計畫草案仍需公諸於大眾，以便於透過公眾參與意見之方式使最後之計畫更符合社會發展需要，更增加社區政策之透明度
。
    另外，地方政府法對於所有與公眾相關之政策議題，皆規定須經過公開諮詢之程序，尤其對於毛利族群，更特別規範需確保其在決策過程中參與之機制，並提供相關資訊給毛利族群。在實務執行
上，地方政府機關乃透過毛利集會所召開會議（hui）來廣徵部落內之意見。另外，在區域政府及市、區政府內皆設置有部落聯絡（iwi relationship）部門，部門內之政府官員皆必須由毛利人擔任，以作為毛利族群與政府之間溝通之橋樑，並且由於需經常在集會所與部落民眾以毛利語溝通，這樣的安排亦顯示對於毛利傳統文化之尊重。
四、社區營造活動之支援
    前面提到，毛利社區總體營造是一個經濟導向型之社造模式，各部落得以自行發展以部落為基礎之經濟事業並支援文化社會及教育等社造課題。地方政府則提供另一種管道，即由部落社區居民自行透過部落會議討論提出需要地方政府協助之社造課題，以補經濟導向型社造模式之不足。例如，當經濟事業發展尚未順遂，或部落資源不足以發展經濟事業等狀況時，得以透過自行界定社區成果之方式及過程，向地方政府提出社區發展活動之各項協助，並列入施政計畫。
五、提升參與公眾議題之能力
    傳統上，由於毛利族群對於公共議題之參與方式與西方民主國家之機制不同，在社會民主深化之影響下，地方政府法規範了相當詳細之公眾參與程序之規定，並且亦特別針對毛利族群之參與，給予特別之資訊與說明。這樣的方式其實具有教育之功能，以提升毛利族群參與公共議題討論之能力，並能在能力提升後，更能注意部落社區自身之權益，對於社區總體營造有關之公共議題討論亦有助益。當然，地方政府仍應該重視毛利族群傳統之權威及意見表達方式，不能一昧以西方民主思考模式強迫毛利族群去完全遵守，地方政府仍應與毛利族群相互漸進式地綜合出最佳之互動方式。
    總體言之，紐西蘭地方政府在毛利部落社區營造過程中之角色，是藉由地方政府法所提供明確之參與機制來接受社區之各種營造需求，並且透過充分資訊之提供，以確保參與之管道暢通，並確認所提出之需求確實為部落社區之所需。這樣的機制，除能提供毛利族群在參與過程中學習現代之參與方式外，亦能間接對於以經濟導向型為主之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模式，提供公共議題討論之進行方式之參考，亦對於經濟事業發展較弱之部落社區提供社區營造之機會與成長。
表3-2 地方政府法內與毛利社區發展有關之規定
	章節
	條號
	條文內容概要

	第一部分
序則
	3（目的）
4（懷唐伊條約）

	本法之目的在於為紐西蘭社會之多元性提供民主及效率之地方政府。為達此目的，本法陳述地方政府之目的；提供地方權責單位決定從事何種活動及方法之架構及權利；提升地方權責單位對於轄區社區之施政明朗性；提供地方權責單位對於提升轄區社區之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等福祉的永續發展方法。

為了承認及彰顯皇室(the Crown)對於適當考量懷唐伊條約原則的責任，並且持續及改善毛利族群在地方政府決策過程參與之機會，本法第二及第六部分提供地方權責機關在促進毛利族群參與其機關決策過程之原則與要求。

	第二部分

地方政府的目的，地方權責機關的角色及權力
	14

(地方權責機關的相關原則)


	(1)：地方機關必須以下列原則來執行其任務：

(a) 地方機關應該：(i)以開放、透明及民主負責的方法來執行其事業；(ii)以有效及效率之方法來執行所設定優先順序(priorities)及預定成果。

(b) 地方機關應該了解且注意所有轄區社區之觀點。

(c) 做決策時，地方權責機關應考量：該轄區內社區的多元性及各社區的利益；社區當前的利益與未來的利益並重；任何決策可能帶給各方面福祉之衝擊。

(d) 地方機關應該提供機會給毛利族群以使其在決策過程中參與貢獻。
(e) 地方機關應該與其他地方機關及組織合作，當其認為有助於提升或達成所設定優先順序及所欲達到之成果，以及可使資源更有效的運用。

(f) 地方機關從事任何的商業交易活動時，應該依照法令規範。

(g) 地方機關應該有效及效率地使用資源，並且善盡管理之責，以確保該地區或區域內之利益。
(h) 在運用永續發展之方法上，地方機關應考量：人民及社區之社會、經濟及文化之福祉；維持及強化環境品質之必須性；未來世代之合理可預見之需求。

(2) 如果任何這些原則，或關於第十條所規定福祉之任何部分，與任何特定情況相衝突，地方權責機關應依據本條(1)(a)(i)來解決。

	第三部分

地方政府之結構及組織
	33（地方政府委員會）

	地方政府委員會(Local Government Commission)由部長委派之三名委員組成。其中之一必須具有毛利風俗民情及實務之相當認知，並且須於徵詢毛利事務部長後指定。

	第四部份
地方權責機關及社區委員會的治理與管理
	49（社區委員會）
51（社區委員會）
52（社區委員會之角色）

	每個社區皆必須依據本法設置社區委員會…。

社區委員會非法人；非地方權責機關；亦非相關地區權責機關的委員會(committee)。

社區委員會之角色為：代表其社區，爭取社區利益；考量及報告所有與地區權責機關相關連之事務，或其他與社區委員會有關之事務；維持地區權責機關所提供該社區內之服務及設施之運作；向地區權責機關提報每年社區支出報告及建議；與本社區內之社區組織及特定利益團體維持溝通；執行地區權責機關所授權之其他職責。

	第六部分

規劃，決策及透明度
	77（決策過程）
78(對於決策之社區觀點)(1)(2)

81(毛利族群在決策過程之參與)

82(1)(2)

(諮詢原則)

83(特別諮詢程序)

91(界定社區成果之程序)

93(長期社區計畫)

95(年度計畫)


	在決策過程中，地方權責機關必須：

(a) 尋求確認為達成決策目標的所有可供選擇之合理可行方式。

(b) 評估這些可行方式，應考量：每種可選擇方式之現在及未來在本地區或區域內之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福祉之成本及效益；以綜合及效率之態度來實行每種方式之社區成效能達成或提升之程度；每種方式對於地方權責機關面對現在及未來之法律責任之影響；其他相關之事項。且

(c) 如果在上開選擇之事項中，明顯涉及關於土地及水體事宜，則應將毛利與他們的文化及傳統，與其傳統土地、水、舊遺址、祖靈聖地、有價值的野生動植物群及其他傳統使用地等之關係列入考量。

(1) 在決策過程中，地方權責機關必須就那些可能受影響或有興趣的人之意見及喜好納入考量。

(2) 此處之考量必須於以下階段實施:
(a) 關於該事務相關問題及目標被界定之階段。

(b) 選定能夠合理達成目標之各種可行選擇被界定之階段。

(c) 合理可行之選擇在評估及充分提案之階段。

(d) (c)之詳細提案被採行之階段。

(1)地方權責機關必須：

(a) 建立及維持提供給毛利族群在決策過程參與之機會。

(b) 以可以促進毛利族群發展其在決策過程參與貢獻之能力的方式。

(c) 提供相關資訊給毛利族群，以達成上開(a)及(b)之目的。
(2)地方權責機關依據(1)在執行其責任時，必須注意：地方權責機關之角色及考量會影響其決策之其他相關事項。

(1)地方權責機關進行與決策相關之諮詢活動時，應依據下列原則：

(a) 對於所做之決策或事項，將會或可能受影響，或有興趣的人，地方機關應該提供其可取得相關需求資訊之管道。
(b) 對於所做之決策或事項，將會或可能受影響，或有興趣的人，地方機關應該鼓勵其表達其意見。

(c) 對於那些受邀請或鼓勵表達意見的人，地方機關應提供其有關諮詢目的及決策範圍等之清楚的資訊，以利所表達之意見能夠適當地被考量。

(d) 對於那些希望自己的意見能被地方機關在決策或事項上考慮的人，地方機關應該提供合理的機會以表達其意見，並符合這些人之需求。
(e) 地方機關收到的意見，必須以開放的態度且在做決策時慎重考量。
(f) 地方機關應該提供有關決策及作成這些決策之理由，給予表達意見的這些人。

(2) 地方權責機關依據(1)，必須確保有適當之程序諮詢毛利族群之意見。

(1) 本法或任何其他法令要求地方機關使用或採行特別諮詢程序時, 該地方機關必須:

(a) 準備(i) 提案陳述; 及(ii) 包含於提案陳述之綜合資訊(該資訊必須與第89條符合); 且

(b) 將提案陳述納入地方機關之會議議程內; 且

(c) 要使提案陳述公示於大眾可取得之處: (i) 地方機關之主要行政辦公處; 及(ii)為提供所有納稅人及該區居民可得知該陳述, 地方機關認為其他必要之地方; 且

(d) 依據89(c) 綜合資訊之規定分配包含於提案陳述中;

(e) 給予公眾告示, 及其他該地方機關認為適合提案及諮詢進行之公告;

(f) 告示中需包含有關任何對提案有利害關係之人如何(i) 得到提案之綜合資訊; 及(ii) 檢視整個提案, 之陳述; 且
(g) 告示中需包含有關對於該提案可向地方機關提出意見之期間; 且

(h) 確保任何在此期間提出建議之人(i) 給予文書做成之確認收據; (ii) 給予合理機會確認地方機關已經得知(如果該人士要求); 且

(i) 確保依據(h)(i)所給予相關人士之通知裡包括這些資訊:(i) 提醒該人士有關意見能被得知之機會; (ii) 以及解釋該機會如何實現; 且

(j) 確保在每個會議中相關人士所提建議及地方機關、社區委員會或政府部門之委員會對於提案之商議等是對公眾公開的; 且

(k) 除了受「地方政府官方資訊及會議法(1987)」(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Information and Meetings Act 1987)限制者外, 應確保所有對於提案之意見文書能讓公眾取得。

(2)  (1)(g) 所定期間不少於一個月。

(3) 本條並不阻止地方機關在做決策前,要求或考量對於機關內官員或任何其他利害關係人就本提案之批評建議或提議。

(1) 地方政府必須至少每六年一次, 提出其地區或區域界定中長期社區成果(community outcomes)之程序。

(2) 界定社區成果之目的在於:

(a) 提供社區討論他們目前及未來在社區的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福祉等所想要的成果; 且

(b) 提供社區討論他們對於所界定目前及未來在社區的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福祉等所想要的成果之相對重要性及優先順序; 且

(c) 提供衡量社區成果進度達成之機會; 且

(d)提升社區資源之應用與更佳之協力合作; 且

(e) 提供地方機關及其他組織設定相關活動優先順序時之參考及引導。

(3) 地方機關可以自行決定(1)之程序以促進社區成果之界定, 但地方機關:

(a) 在最後決定那些程序前,必須採行以下步驟(i) 盡可能去確認無論在界定或提升社區成果上,有影響能力之其他組織及團體; 且(ii) 盡可能去確保這些組織或團體對於程序之認同, 以及這些程序與任何現有及相關計畫間之關係; 且
(b) 必須確保這些程序確實有鼓勵大眾貢獻於社區成果之界定。
(1) 地方機關必須總是有一個在本條規定下之長期社區計畫。

(2) 地方機關在採用長期社區計畫時, 必須使用特別諮詢程序。

(4)(9) 地方機關可以隨時修正長期社區計畫; 但在決定時必須考量77至84條及96、97條之規定, 及任何事務之影響性與地方機關資源之範圍。
(5) 地方機關在做任何對於長期社區計畫之修正時,必須使用特別諮詢程序。

(6) 長期社區計畫之目的在於:

(a) 描述地方機關之活動。

(b) 描述地方機關所轄地區或區域之社區成果。

(c) 提供地方機關綜合決策及資源之協力合作。

(d) 提供地方機關的主要長期決策及活動。

(e) 提供地方機關對於社區執政透明度之基礎。

(f) 提供在地方機關舉辦各種活動之決策過程中,大眾參與之機會。

(7) 本條所採長期社區計畫必須:

(a) 涵蓋不少於十個連續之會計年度。

(b) 包含附表10(Schedule 10) 第一部分所要求之資訊。

(1) 地方機關於每個會計年度,必須準備並採行一份年度計畫。

(2) 地方機關在採用年度計畫時, 必須使用特別諮詢程序。

(5) 年度計畫之目的在於:

(a) 將每年之預算及資金分配陳述於相關之年度計畫中。

(b) 從預算及資金分配陳述中,確認地方機關之長期社區計畫內該年度之變動情形。

(c) 支持長期社區計畫對於地方機關之綜合決策與資源之協力合作。

(d) 增加地方機關對於社區之透明度。

(e) 延伸在地方機關所辦理關於成本及資金之活動等決策過程中,大眾參與之機會。

(6)本條規範下之每一個被採用之年度計畫,必須:

(a) 依據長期社區計畫內之預算及資金分配陳述所定之原則與程序來訂定。

(b) 地方機關該年度之活動確實參考長期社區計畫之規範。

(c) 包含附表10(Schedule 10) 第二部分所要求之資訊。

	附表六


	第一部分2(2)

第一部分3(1)(d)


	所提議的區域性海岸計畫，應由區域機關在諮詢保育部及該區域內之iwi機關後備妥。

相關地方機關在準備政策聲明或計畫之期間，應該透過iwi機關及部落議會來探詢該地區可能受影響之毛利族群之意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觀光、文化產業與社區營造之結合
    紐西蘭觀光產業之發展舉世聞名，不只是有好山好水，也因為有著名的毛利原住民文化。隨著全國觀光產業之蓬勃發展，觀光產業在毛利族群之事業發展中，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特別是所謂的毛利觀光（Tourism Maori）。「毛利觀光」是一種以毛利文化為觀光重點之觀光旅遊型態，例如羅托魯阿(Rotorua)著名之毛利文化與工藝中心(Maori Arts and Crafts Institute)，即是以當地部落傳統使用之地熱保留地為中心，複製傳統集會所及村莊，並且設置一所雕刻學校，傳授雕刻技術給年輕之毛利子弟，並可現場參觀。學雕刻的學生必須在三年內學會掌握六種鑿子的技巧，而複雜的雕刻圖案都是來自於自然真實的世界，並且於雕刻中保留了部落歷史和宗譜。該中心現場並有當地毛利導遊解說及其他文化表演活動。而類似這樣毛利文化體驗旅遊之觀光事業，幾乎在紐西蘭所有觀光地區皆可見到。
    以經濟事業為基礎之社區營造模式是毛利部落發展之主題，經濟事業中又以毛利文化觀光事業為一重要之主體產業，文化觀光事業係文化產業與觀光之結合，發展文化觀光事業的目的，除了實質經濟層面之效益外，藉由該事業之推展，提升國內及國際對於毛利文化之認知及尊敬，並且鼓勵毛利族人參與該事業，進而對自己的文化更加體認、發揚，最後增進族群自信心，實有助於文化之傳承與創新。
    文化產業亦必須注入創新之元素，以因應多元化之市場需求。毛利部落在這方面非常注重與專業教育機構之合作，常見之型態為各部落與其主要所在區域附近之大專院校及專業機構合作開發，並且由部落提供獎學金以鼓勵子弟就讀研究。而政府單位亦提供毛利社區在產業及經營能力上之培養，例如毛利發展部所執行之「能力培養」（Capacity building）計畫
，即對於那些想發展事業經營、部落社區對於成員之有關社會及經濟福利之課題等等需要協助之個人或社區組織，都可以申請該計畫以取得技術、策略、架構甚至基金上的協助。另外例如實際輔導毛利族群文化創意產業之半官方組織，例如在下章個案研究會提出說明之奧克蘭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中心（Auck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REDS），其居於政府與毛利部落之間，鼓勵毛利族群發揮文化創意提出產品構想，由AREDA評估可行性，並輔導至營運並納入區域觀光系統之統一入口網站，以提供觀光客充分資訊，並同時促進行銷。
政府機關並協助毛利族群建立毛利觀光認證制度，也就是證照制度，透過與專業機構之合作，鼓勵毛利青年人取得證照，並於取得證照後回部落所經營之觀光事業服務以貢獻社區，而部落亦提供獎學金供部落子弟就讀申請，結果造就部落社區之多元性發展。

這些部落之措施及政府配合之政策，使得部落社區活化起來，在文化觀光產業之結合發展下，所得利益可直接由部落全體成員共享，並分配至社會救濟及照顧、文化發展及研究、教育訓練等社造課題上，此模式正如前述，終可形成永續經營發展之良性循環。
分析紐西蘭毛利族群將觀光、文化產業與社區營造等相結合之成功，本研究歸納有下列幾點主要因素：
一、毛利人之覺醒
    毛利人原本為紐西蘭的主人，西方殖民政策造成毛利人不得不臣服，自1840年簽訂懷唐伊條約後，英國女皇允諾給予毛利人之權益保障及保護並未落實，致使大量毛利人所擁有土地及資源流失，文化語言更因殖民政府打壓及大環境變遷而逐漸消失。1972年由 Nga Tamatoa （戰士之子）發起爭取語言權的請願運動後，毛利人才逐漸覺醒，毛利人認為紐西蘭政府沒有遵照懷唐伊條約的規定保障他們的權利，要求重審條約的法律地位，並經懷唐伊法庭認定毛利語應該受法律的保障，所以要求紐西蘭政府提高毛利語語在教育、法院、大眾媒體、政府服務機關的地位。爭取語言權的成功，給予毛利人很大的鼓勵，這樣的風潮逐漸擴展至各個領域，包括皇室與毛利部落有關歷史事件的重新審議與賠償、毛利傳統資源的權利等與政府直接對話之主張，及因經濟、社會地位、教育等之低落而喚起之部落社區總體發展之倡議，引發毛利部落自主發展文化觀光事業之強烈動機。
二、部落精英分子推動
    毛利部落精英分子包括傳統貴族階級、知識分子及新政治領袖等。傳統貴族階級雖然隨著在部落內仍具精神領袖之象徵，仍然是凝聚族群之重要力量；隨著毛利人教育水準之提高，知識分子廣泛的接觸多元之社會及教育，形成對自我族群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新政治領袖則指透過民主選舉制度而崛起之族群代表，這些人對於部落社區之發展，更肩負對外發言之角色。在西方自由經濟思潮及國家發展觀光產業之影響下，傳統貴族階級傳承部落固有之文化，知識份子則能使傳統文化加入創意元素，形成新的產品型態，而新政治領袖則對外代表部落爭取權益並使族群獲得相當之資源。這樣的結合，促使毛利族群發展出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事業併同發展之模式，這種模式因為文化創意而多元發展，並直接促進毛利部落人力資源之投入，同時解決部分失業問題，並使部落社區更具活力。
三、實行毛利觀光認證制度
觀光事業之經營，專業導遊解說是成敗之重要關鍵因素之一。不只毛利部落精英份子及管理委員會亦深切了解此課題，政府單位亦同。紐西蘭政府為協助推動毛利觀光事業，設置了「毛利觀光國家證照」（National Certificate Tourism Maori）制度，並與毛利部落研商後，共同委託專業機構辦理訓練及認證。
馬努考技術學院（Manuka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即為一例。該技術學院提供給毛利族群全職及半職之學習計畫，通常一個計畫有十七週，學習課程包括例如毛利環境觀光（Environmental Tourism Maori）：解釋毛利觀光內涵內大自然環境之重要性及毛利觀點的實際環境守護知識；毛利觀光實習（Tourism Maori Practice）：解釋毛利地名與其文化內涵，毛利傳統迎賓模式與意義，研討如何在觀光活動中使用及毛利語，解釋大家庭（whanau）之內涵及其與觀光之關係，解釋在觀光活動中尊敬毛利習俗及體驗之重要性等；遊客及消費者服務（Visitor and Customer Services）：強調在觀光及旅遊活動地點中溝通及服務技巧之知識，旅遊觀光產業中多元文化溝通之強調，界定工作規定及個人要求條件，及紐西蘭觀光產業之認知等。
學習期滿通過檢定則發給第三級（Level 3）毛利觀光國家證照，取得證照後不僅對於本身之文化有更深刻之了解，亦可以回部落所經營之觀光事業服務並且貢獻社區，而部落亦提供獎學金供部落子弟就讀申請，結果造就部落社區之多元良性之發展，傳統文化則透過觀光活動得以傳承下去。
四、文化創意產業之鼓勵
原住民傳統文化之價值，在全球化之趨勢下更顯神秘而珍貴，毛利人之覺醒使得文化傳承之意識更深植人心。文化產業惟有往多元創意之方向走，方能永續經營及提升經濟層面之實質利益。毛利人一向有極佳之歌舞、木雕及其他特有之神話及傳統文化，這些傳統文化只要稍微加入創意元素，極易配合觀光活動而打開行銷市場而浥注社區其他營造活動之經濟來源。

例如奧克蘭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中心（Auck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REDS），是由政府出資所成立之半官方組織，凡是毛利個人或部落組織有任何之文化創意活動或事業想法，皆可向該組織提出申請，該組織會評估其可行性，並有技術團隊協助處理任何問題並輔導該事業之營運，在行銷上，並納入區域觀光系統之統一入口網站，以提供觀光客充分資訊，並同時促進行銷。當事業經營上軌道後，通常該事業亦會回饋AREDS一些經費，使得該組織得以永續經營，並幫助更多的族人。該組織因與業界互動關係較佳，使文化創業產品較易融入市場，以補政府機關之不足，值得參考。
五、政府單位之配合

與上開AREDS之策略類似，政府機關亦有提供類似的協助計畫。例如毛利發展部所執行之「能力培養」（Capacity building）計畫，此為長時期固定推動之計畫，目的就是讓毛利人能夠自我發展（Capacity building is Maori development by themselves for themselves）。對於那些想發展事業經營、部落社區對於成員之有關社會及經濟福利之課題等等需要協助之個人或社區組織，都可以申請該計畫以取得技術、策略、架構甚至基金上的協助。其他像勞工部（Ministry of Labor）因為主管就業問題，亦有提供類此計畫。
另外，由於觀光客常常抱怨所購買之毛利文化創意產品有很多是在國外製造，然後回銷紐西蘭之製品。例如含有毛利圖騰之衣帽等創意產品，大部分都是在中國大陸製造，觀光客購買後仔細看才發覺，使得他們大失所望，並影響再消費之慾望，已衝擊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之毛利觀光市場。紐西蘭政府有鑑於此，為確保觀光客能買到毛利工作者依據毛利過程所產出之文化產品，刻正積極推行毛利商標（Toi iho）計畫，只有在技術、知識等方面能符合嚴格之標準者方能使用該商標。
    綜上所述，由於紐西蘭本身觀光業非常發達，而毛利原住民文化有其特殊及神秘之色彩，近年來在毛利部落覺醒及部落內精英份子之推動下，結合文化創業產業之觀光活動及事業，已成為各部落所重視之經濟事業經營重點。而政府部門為提升毛利族群之自主能力，亦配合推出各種鼓勵、保障及協助產業發展之計畫，使得文化觀光產業得以蓬勃發展。
    毛利部落的經濟導向型之社區總體營造模式已如前述，各部落為發展自主之經濟事業，更提供獎學金給毛利年輕學子申請教育訓練及認證，這些人使用部落之資源，學成後又再回部落所經營之事業或社區服務，帶來文化之新創意及傳承之力量；而部落事業經營需人力資源之投入，以自己部落之成員為優先擇用對象，可以直接降低部落失業率，提升成員自信；由於越來越多人回到自己的部落服務及就業，社區意識便容易凝聚，奠定社區營造之成功基礎，再加上部落事業經營利益之投入，使得部落社區在部落本身之文化、社會及教育等社造課題上，容易推行並獲致良好成效。
第肆章  研究內容（三）個案研究
    毛利部落經濟導向型之社區總體營造模式在所發展之經濟事業上，許多係以本身之文化創意產業為根基，而逐漸擴大經營層面並為部落提供其他面向之營造經費與基礎。在此方面經營最成功之一者，當為凱庫拉（Kaikoura）賞鯨活動，此為本研究所要介紹之第一個個案。另外，在政府與毛利部落間扮演橋樑角色並鼓勵毛利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奧克蘭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中心（Auck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為傳統上政府部門在社區營造活動上所能提供給社區之有限協助開創另一思考模式，故特提出作為第二個個案。
    第三個個案係Ngati Hine 健康信託機構（Health Trust），這是一個由部落所成立之醫療服務機構，其服務效益甚至已跨越單一之部落社區，讓我們了解到毛利部落除了經濟事業主導外，亦有另一種社區社會層面上之經營營造模式，相信有助於我們對於原住民部落總體營造之推動。
第一節  凱庫拉（Kaikoura）賞鯨
一、背景及運作概況
凱庫拉賞鯨活動被認為是紐西蘭最特殊及成功的文化旅遊事業之一
。賞鯨活動係由賞鯨公司（Whale Watch）所經營，成立於1987年，由凱庫拉當地原住民社區所持有及經營，以部落別來看，該公司屬於Ngati Kuri（hapu）及Ngai Tahu（iwi）共同所有，公司盈餘用來提供毛利族人之教育及訓練。
    Ngai Tahu 部落是紐西蘭南島的毛利族群，其傳統領域範圍佔80％的南島土地。由於過去歷史事件之爭議，1998年時該部落與政府經由懷唐伊法庭達成和解，和解的結果為：政府確認該部落能夠維持與環境之傳統守護關係，王室（Crown）對於過去的錯誤需道歉，並賠償1億7千1百多萬紐幣該部落，該部落並得向王室購買土地。這些賠償金使得Ngai Tahu 部落得以在南島內建立自己的經濟事業基礎，這些事業涵蓋資產管理、漁業海鮮及旅遊，並由該部落所設立之控股公司Ngai Tahu Holdings Ltd.來統籌。

雖然有政府之賠償金，但此為賞鯨公司成立並成功經營多年以後的事。事實上，該公司成立之初，為了籌足資金購買第一艘賞鯨船，一度陷於被銀行拒絕貸款之窘境，最後由當地Ngati Kuri毛利族人提供他們的財產作為保證，才由原住民銀行貸得足夠資金。
    由於經營成效非常好，1989年即購入第二艘賞鯨船。為了擴大經營，當地Ngati Kuri毛利族人向其部落（Ngai Tahu）尋求協助，Ngai Tahu毛利信託委員會（Ngai Tahu Maori Trust Board）同意在金錢上協助並且購入擴充後公司的主要股份，時至今日，賞鯨公司已完全由公司收入及部落資金來經營管理，根本不需政府補助。
    賞鯨公司至今仍穩定之成長，遊客可在此活動中，了解毛利人與鯨魚之關係，並且直接接觸到鯨魚群。賞鯨活動對於吸引觀光客至凱庫拉更是具有關鍵效應。在1987年時只有3400位觀光客至凱庫拉，1995年時已經增加為88000人，其中參與賞鯨活動者超過40000人，而且90％是由紐西蘭以外之地區來的
。2000年後每年到訪凱庫拉之人數已超過十萬人，主要仍是為賞鯨活動而來。
    賞鯨公司之營運亦已經吸引更多新旅館、餐廳及其他以海洋為基礎之旅遊活動事業在凱庫拉當地的投資，而賞鯨公司本身更是當地最大之勞動力雇用者。該公司直接雇用將近七十名毛利員工，並且成為支撐很多毛利大家庭的經濟來源。
    賞鯨活動的營運，與八○年代Ngati Kuri毛利族人太多人處於失業狀態，並且與凱庫拉地區其他歐洲裔居民間之緊張關係有關。太多的失業造成嚴重之社會問題及族群對立。賞鯨活動的成功，直接帶動當地之經濟並促成族群之融合，現在Ngati Kuri毛利族人更有自信在地方事務上扮演正面積極的角色。
二、社區總體營造之意涵
    毛利人與鯨魚之傳統關係，造就了今天舉世聞名之凱庫拉賞鯨事業，這樣的部落事業源自於傳統文化之創意。Ngati Kuri支部落（Hapu）流傳這樣的神話故事：
Ngati Kuri支部落有個著名且英勇的酋長叫Rakaitauneke，他的住所對面海裏住著一隻鯨魚名叫Mata-mata，這隻鯨魚的職責就是接受Rakaitauneke的命令以滿足他的所有需求，並且盡可能保護他避免受傷。當Rakaitauneke到哪，Mata-mata就會跟到哪。

在Rakaitauneke死後，有很多很多個月沒有人曾看過Mata-mata在凱庫拉海邊出現過，一些人相信Mata-mata可能因為傷心過度也已過世了。但是有些人仍記得Rakaitauneke曾預言說，當他自己過世後，Mata-mata只會在他的親人有緊急危險狀況時才會出現。

    因此，當Rakaitauneke的一位近親跟老婆在花園工作時談到在離海岸不遠處有鯨魚發出的聲音，他悲傷地看著老婆，老婆說：「不用擔心鯨魚的聲音，我的先生，我很感激我們在一起的這些時光，這隻鯨魚是Mata-mata，他是來告訴我我的日子到了。」「雖然我必須離開你是很痛苦的事，請你記得我們在一起的快樂時光，讓我們繼續工作吧。」先生嘆氣悲傷地說：「你走後我也不會多留太久，我的老婆，我已經渴望加入你」。第二天這位老婆就去世了，應驗了Rakaitauneke的預言。

    很多Rakaitauneke的後代子孫在大海裏遭遇危險時，都被一隻鯨魚的即時介入所救，因此至今這些Rakaitauneke的子孫在海上時雖有些許不安，但那些以海為生之子孫，就像我，心中卻充滿自信。

－－由Bill Solomon所述，Ngai Tahu，Kaikoura。

在不期望有新的就業機會及小鎮的持續性經濟衰退下，導致毛利年輕人成為主要的社會問題來源。在凱庫拉Ngai Tahu及大海之間，鯨魚一向佔有重要的部分，而老一輩的族人了解鯨魚是解決毛利社區問題的答案。他們的祖先Rakaitauneke與鯨魚為伍來解決問題，後代子孫以鯨魚來開創新生活一定會是最適合不過的。身為這個城鎮經濟復興的主要貢獻者，Ngai Tahu族人現在充滿自信。
Ngai Tahu部落也非常清楚唯有教育才是改善族人社會及經濟地位之關鍵，賞鯨公司的紅利被用來提供給成人及年輕人教育之用，Ngai Tahu在凱庫拉的集會所已經轉變成教育中心之功能，這些教育計畫包括語言、園藝、海洋旅遊、林業、健康、青年工作者及漁業資源保育等，當然也括教授年輕人有關毛利族群數百年之歷史文化及傳統。就如同過去，集會所再度成為族人的中心，也再一次，部落能夠照顧到族人的福利及未來，土地、海洋、鯨魚及文化能夠在部落之保護傳承下永續發展。

由文化創意與事業經營結合之模式，正是原住民之優勢，當然，政府部門在此種事業經營上之保護與支持亦是成功之關鍵，這樣的模式可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相對來說即是降低部落社區對於政府之依賴，部落會更有信心經營社區營造事宜，提升整體福利及自立發展之功能。
第二節  奧克蘭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中心（Auck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一、背景及運作概況

奧克蘭區域擁有紐西蘭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及最豐富的商業及任何資源，但是在經濟及社會整體表現上仍無法與其他著名之國際都市相提並論，且依據財政部之報告，紐西蘭內40％的貧窮家庭係位於奧克蘭區域內。2002年時，由政府單位所組成之奧克蘭競爭力工作小組（Competitive Auckland）針對奧克蘭弱勢的經濟表現問題，在多次諮詢眾多區域內之社區及包括商業領導人、中央及地方政府、毛利及太平洋島民、教育機構、移民社區及經濟發展機構等之後，成立奧克蘭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中心（AREDS），而這些社區及機構則與AREDS維持夥伴關係（Partnerships）。
AREDS是由經濟發展部（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出資所成立之半官方組織，提供個人或團體有關經濟事業經營上之協助，其願景及目的在於：促進都市之寧適性（Urban Amenity）－景觀、感覺及確實是適合居住之區域；自然環境－空氣及水之品質、開放空間及其他自然環境等之維持及加強；更多經濟機會－更多之工作及事業及其成長機會；更多之參與－工作及經濟機會更廣泛之分佈；更高的價值－高品質經濟活動及高薪工作；降低不公平（inequities）－經濟利益更廣泛分配；強力社區（Strong Communities）－人們覺得他們的社區是安全的，文化是被尊重且被接受的。

目前該機構主要之策略有八項：
（一）提升奧克蘭區域－提升奧克蘭區域成為適合居住、工作、休閒及觀光之國際城市。
    主要倡議：綜合行銷計畫、以區域活動吸引及開發國際市場計畫、設置海外觀光客及企業之單一窗口計畫。  
（二）鼓勵創意及優質－在多元文化及產業基礎上，建構鼓勵新思維及做法之環境。
主要倡議：與全國成長及創意架構連結計畫，包括提供多元產業之資訊及技術、強化企業、產業及組織間之地方及區域網絡計畫、以區域整合方法來支援新企業之計畫。
（三）開發海外市場－取得亞太地區貿易及投資活動之國際龍頭地位，鼓勵與海外市場建立關係，增進外國人放棄原國籍並移民紐西蘭之機會。
主要倡議：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紐西蘭主要產業之計畫、主要產業與關鍵市場之連結計畫、倡導提升奧克蘭區域在全國出口市場之地位計畫。
（四）提高出口－本區域之成長仰賴出口表現，鼓勵成功出口之企業並促進有出口潛力之公司及部門進行出口。
    主要倡議：幫助企業出口之計畫、主要出口群聚產業計畫、提升創意開發計畫、協助中小型企業成為多國企業計畫。  

（五）提供高品質生活環境－一個富含藝術、文化、朝氣、多元族群、安全及吸引人的區域，提供生活、工作、休閒及觀光之多元選擇。
    主要倡議：提供土地供給及基本設施給現有及新商業使用之區域商業土地使用策略、提升奧克蘭成為一個擁有絕佳自然及物理環境，及展示文化與藝術之聖地、引導土地使用與環境及基礎設施開發執行之策略。
（六）建構創業文化－激勵民眾尋找機會、願意冒險及有多元選擇機會之環境。
主要倡議：促進創業精神之社區認知、支持培育以社區為基礎之企業及夥伴關係計畫、支持並促進在教育課程內引進有關創業概念。
（七）創造具技術並有彈性之勞動力－事業成長及技術發展之良性循環，將增進生產力及教育參與及訓練，並且勞動力會使社區能夠應付變化的環境及機會。
    主要倡議：與高等教育機構（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及其他機構策略聯盟之教育論壇（Education Forum）、執行教育論壇之成果、運用引進人才之技術以面對技術落差及建立長期優勢。  

（八）高品質及彈性之政府－企業及政府間有效率之關係，即提供適宜法律，以使事業在本區能有效運作並吸引新事業至本區。
    主要倡議：為事業提供最佳之服務傳遞及優質且一致之區域性法律、在策略及運作層面上建構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關係、建構AREDS與地方政府及企業間之關係、以區域之力量來影響與AREDS之期待成果有關之全國性政策。
AREDS亦清楚了解到對於毛利部落特別之需求，所需執行之經濟發展策略。在2001年時，奧克蘭區域內50％的毛利人年收入低於20000元紐幣，且70％無專業證照或教育程度低，貧窮之社區很多，因此AREDS格外重視如何促進毛利之經濟發展，並且提倡政策及事業活動融入毛利文化創意，鼓勵社區尋求以一個區域之觀點來解決地方社區事務。AREDS邀集毛利部落參與一連串稱為「毛利經濟路線」（Maori Economic Pathways）之會議，並且選出兩位毛利代表參與AREDS之所有計畫制定過程，以確保毛利在上開活動中之參與與利益。
凡是毛利個人或部落組織有任何之文化創意活動或事業想法，皆可向該組織提出申請，該組織會評估其可行性，並有技術團隊協助處理任何問題並輔導該事業之營運。在行銷上，並納入區域觀光系統之統一入口網站，以提供觀光客充分資訊，並同時促進行銷。當事業經營上軌道後，通常該事業亦會回饋AREDS一些經費，使得該組織得以永續經營，並幫助更多的族人。該組織因與業界互動關係較佳，使文化創業產品較易融入市場，以補政府機關之不足。
二、社區總體營造之意涵
    AREDS另外針對毛利族群之發展，提供了以下三個主要計畫（各計畫內之子項係依優先順序排列）：
（一）家庭活力計畫（Whanau Ora）
    1. 提升集會所成為育成中心，鼓勵及推動集會所在社區之經濟功能。
    2. 強化、提升及支援大家庭、支部落、部落、集會所及泛部落之發展。
    3. 確保奧克蘭區域成為一個安全及安定之居住地。
    4. 毛利在實際參與上，有權力去影響公共政策。
    期望成果（outcomes）：
    1. 大家庭成員能夠受雇用或自我就業（self employed）。
    2. 文化地確保及完整性。
    3. 為現在及未來提供更佳之領導能力。
    4. 毛利人能夠承擔更大的責任。
    5. 做為毛利人是有高度價值的。
（二）產業發展計畫（Taonga/Putea）
    1. 開發所有毛利組織、事業及集會所之基本資料庫。（12-18個月之建置經費可支）
    2. 毛利必須成為經濟活動之主要夥伴。

    3. 促進一個可負擔的起及具可及性之公共運輸服務。

    4. 確保所有的資源及協助提供給大家庭、支部落、部落及毛利族群。

    5. 毛利人主導毛利發展，毛利人為毛利人發展。
    6. 建立研究機構來研究確認毛利社區內之毛利資源。
    期望成果：

    1. 識別固有之毛利象徵標誌、山川湖泊、祖靈聖地、歌曲、祈禱詞及設計等。

    2. 在都市設計及建築中加入毛利價值元素。

    3. 為毛利族群之創業，提供更便利財務、技術及方法。

    4. 資料庫提供成功之毛利創業及創意故事。

    5. 以由下而上之方式來保護創意。

    6. 推動一個可負擔的起及具可及性之公共運輸服務。
（三）教育計畫（Matauranga）
    1. 短期－增加毛利參與教育之管道。
2. 中期－確保對於毛利族群所提供之教育係有價值基礎的。
3. 長期－發展教育路線圖（educational road map）之架構，以強化社區內之經濟發展。
    期望成果：
    發展以毛利為目標之特定計畫：與區域之高等教育機構連結；發展毛利方式之終生學習計畫。
    1. 發展對社區有益之技術。
    2. 讓所有紐西蘭人在2010年前能說毛利語。
    3. 幫助對財務運用有困難的人了解財務運作。
    4. 提供正確之技術，以利在經濟事業上之成功。
    5. 提供更多資源及更佳之學習環境。
    以上這些計畫，目前正由AREDS逐步化為實際活動進行中，例如與Ngati Whatua 高等教育機構合作推動的「毛利展覽計畫（Maori Expositions project）」，以分析毛利事業及訓練之最佳實務模式等等；又如與奧克蘭大學及奧克蘭科技大學所合作的毛利文化創意與開發等多項實際計畫，以創造更多文化產品及活動，並鼓勵部落社區參與。
    AREDS所推行之策略及活動，事實上正符合部落社區總體營造之精神與內涵，透過此半官方組織之協助，可以免去政府部門介入之困擾，並可實際給予需要幫助之部落社區所需之協助，包括經費與人力資源之協助。本研究進行期間，亦曾隨同AREDS的Tipa Compain經理，及奧克蘭科技大學毛利發展系Owen Ormsby教授等實際參與一件由奧克蘭區域北部之羅尼區（Rodney District）當地毛利部落所提出之文化觀光活動申請計畫案之會議及實地參觀，案由社區內之意見領袖提出，在AREDS小組初步審查後，決定請Owen Ormsby教授一同協助，並親身前往社區參觀及意見交換，透過這些協助使申請人清楚了解所能得到之幫助及評估、補充或修正計畫資料，以更符合可行性之要求；在這些需要資料完成後，並於集會所召開部落社區會議，以吸納更廣泛之意見，AREDS並出席協助說明；如此協助至事業正式推行，並幫助納入奧克蘭區域之觀光產業入口網站，以提升行銷全國及國際之功能，當地之部落居民多表支持AREDS之存在價值。當然，當事業運作成功後，必須回饋AREDS少許費用，以減少AREDS對於政府之經費依靠，並能維持運作以幫助更多毛利個人及團體。
    AREDS對於部落社區在文化創意及經濟發展上有資源及人力之實質幫助，這樣的組織實有助於資源及人力缺乏之某些部落在社區營造活動上之推動，並進而促進部落社區民眾之廣泛參與，值得參考。
第三節  Ngati Hine 健康信託機構（Health Trust）

一、背景及運作概況
Ngati Hine 健康信託機構創立於1992年，紐西蘭推行健康改革法案促使毛利人提供健康服務。這個組織開始時設立於Ngati Hine部落的中心Motatau，在集會所的委員會對Ngati Hine社區健康議題之討論下誕生。
    雖然這個信託機構由Ngati Hine創立，但對於其所提供之服務的需求，很快地就擴展至其傳統領域範圍外之地區。該信託機構現在所主要服務之諾斯蘭（Northland）中部地區已經有基本註冊客戶7800位，有潛力成長至25000人，是個成功經營之機構。
    Erima Henare是這個信託機構的副主席（1994-2001），同時為附屬機構Hauora Whanui的總經理，負責健康服務事務。Erima 過去是外交官，對於Ngati Hine 健康信託機構的建立及發展是關鍵人物。Christine Henare 是該機構總經理，建立起該事業架構。
    Ngati Hine 健康信託機構是依據慈善信託法（Charitable Trusts Act）所設立之慈善信託機構。其主要目的為提供所有健康服務。所謂「所有健康服務」包含其服務範圍內所有關於社區居民之全部健康、社會及經濟方面之服務。至於服務項目，則依據相關法規之規定來運作，例如「健康及行動不便者服務法」（Health and Disabilities Support Services Act）指導健康服務的提供，「兒童、青年及家庭法」（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Act）指導社會服務的提供。
    在創立初期，經營委員會被認為應該由所服務範圍內之社區及集會所之代表來擔任，且各不同之集會所都應擔任委員會之代表，故委員會委員一度達到二十一人，然而在1997年後，該委員會通過變更代表制為技術及專業代表制，強調專業背景的任用資格，同時名額縮減為10位。雖然這是目標，因為要找到是當的人並不容易，然而這樣的變更，是來自於社區及機構共同之建議，目的當然是為了提升專業服務之能力。
    就理想的委員會成員來說，Erima 及Christine 認為成員必須在他們住的部落社區內具有高的社會地位，他們必須了解治理（governance）的原則，並且了解治理與管理（Management）間的差異。當然也亦須對於商業原則及最佳經營等有基本之認識。並且各種年齡層及不同性別之成員亦應顧及。    
    就政府之支援而言，該信託機構已經邀請包括健康部（Ministry of Health）、毛利發展部（Te Puni Kokiri）及社會發展部（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派相觀政策人員進駐該機構來觀察他們的運作情形，而且該機構也對於如何幫助毛利社區發展政策之制定提出若干建言，雖然該建言尚未實現。
二、社區總體營造之意涵
    Ngati Hine 健康信託機構原本在行政結構上設計員工人數為30人，由於實際經營所需，目前已有120位員工，另有半職人員250人，例如在鄉村地區，基本之資訊科技設施可能無法提供，所以即時之援助在這些區域無法得到，所有事情皆須仰賴機構內的技術（in-house skills），故強化機構內之設施及人力是需要的。該機構由於規模經濟之效益，逐漸降低服務費用，並且每年將450萬紐幣直接以薪資之方式注入部落社區，不但嘉惠社區，亦使該機構成為諾斯蘭（Northland）地區提供就業最大之機構之一。
    從健康服務提供之觀點，毛利部落事業經營之一重要因素為維持整體運作之能力，因為在健康之課題上，所有牽涉之事務都是重要的。部落社區健康服務一定要有適當之人才來經營，Ngati Hine 健康信託機構的經營人力，都是該領域之佼佼者，而且也得到部落地方社區眾領導人的支持，這些人亦引進部落外部之專業人士來協助，使得該機構成為一個多元創意之組織，更能活化部落社區之健康服務活動，最後受益者當然是全部落之成員，甚至效益更擴及其他部落。
    在事業經營結合社區健康課題上，該機構亦有頗多貢獻。例如在地方集會所所推行之食譜（kai）－瘦肉、沙拉、水果及一般更營養的食物，並且推動讓眾多的集會所採用禁止吸煙（Auahi kore）之標示，這些課題之推動，將可為毛利後代子孫提供更健康之環境。
    Ngati Hine 健康信託機構目前已累積不少之資產，這些資產是從零到有所累積的。當然，累積資產並非該機構或我們從事社區營造活動之目的，但是資產確實為我們提供永續經營社區發展之重要後盾。
    另一個有趣之課題為，假如在組織管理或其他有關該信託機構之運作上有衝突問題產生時如何解決？針對這些衝突，該信託機構總是像傳統大家庭（whanau）之方式來解決。然而，以這樣的傳統毛利親屬關係之方式來解決問題，有時亦會產生複雜的溝通障礙。「討論」通常在第一次使用時有效，而非毛利式之衝突解決技巧亦被使用，在過去，該信託機構亦已經能透過會議（hui）及正式報告來解決問題。雖然已經獲得成功，但該機構認為以毛利人無法直接溝通之傳統處理方式為基礎，在未來勢必仍要去面對及改善，以避免衝突無法及時解決並預防更大問題之產生。
    無論如何，該信託機構已成功以提供部落社區健康服務為基礎經營該事業，並且，在實際經營上融合傳統部落文化特色，提供社區就業並貢獻社區，在優秀之經營團隊推動下，逐步展開營造健康環境及社區之相關活動，這些活動亦不需政府單位之經費支援，政府單位所需做的僅是提供良好的法令作為基礎，並在部落經營有困難時提供適時之協助即可。此案例亦值得我們參考。
第伍章  研究心得－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奧克蘭大學圖書館進行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並實際參與「毛利與資源規劃」課程，結合台灣現況與紐西蘭相關課題，透過與規劃系教授多次之討論與交換意見後，研擬機關單位觀摩訪談課題並經過一連串之實地觀摩訪談以瞭解實務運作狀況。茲將所獲致心得彙整於結論及對於台灣原住民部落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第一節  結  論
一、毛利族群基本條件之改善
毛利人口佔紐西蘭經常居住總人口之14.7％，是紐西蘭之第二大種族，但是其一般就業、所得、教育水準、家戶及家庭狀況等比該國一般平均水準為差，這雖是全世界原住民普遍之狀況，然而近十年來，毛利族群之上述指標正快速改善當中，此亦為國際所矚目。另外，由於毛利族群於二十世紀初期曾經面臨滅族之威脅，加上近二十年來更鼓吹生育，使得現階段之人口結構之平均年齡為22歲左右，此當然亦會降低上開指標之水準，但是這些年輕世代由於教育水準及專業多樣化等之逐漸提升，會是毛利族群基本條件改善及社區營造在未來之一股重要力量。

    毛利語是官方語言之一，雖然仍有很多人無法流利的以毛利語做為溝通工具，但是此為毛利發展之重要依據，相信日後效益將逐漸展現。毛利人之自願性工作參與率相當高，對於部落社區營造活動是極佳之基礎。
二、毛利社區型態之轉變
由於過去一百年來的整體環境變遷，紐西蘭的毛利人已經是世界上最都市化（Urbanized）的族群之一，有高達84％的毛利人居住於都市地區。這樣的變遷，直接造成舊有部落所形成之地域型社區逐漸瓦解，故在今日，所謂純粹毛利人所居住之部落社區實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各不同種族混合（mixed）居住的社區型態。惟混居型態之社區雖已是紐西蘭全部族群之常態，但是毛利族群本身之發展卻仍是毛利人最重要之社區課題。也由於實際居住屬於混居之關係，毛利社區發展即不以整體居住社區之實體改善為重點，因為在居住環境上，毛利族群與其他種族並無明顯差異，相對地在發展上係以族群發展為目標，而無論居住地為何處，只要是同一部落者，則皆享有權利並負擔義務，此亦為毛利社區總體營造係以部落而不以地域社區為基礎之特色。

三、懷唐伊條約（The Treaty of Waitangi）之深遠影響
懷唐伊條約對於毛利人過去、現在及未來之發展，無疑是個十分重要之關鍵。雖然該條約只有三個條文，但自1840年簽訂以來即爭議不斷，為表示這項條約的尊重與效力，紐西蘭政府於1975年建立懷唐伊法庭 (Waitangi Tribunal)，並將該條約提升為法（The Treaty of Waitangi Act 1975）之層次，以解決紛爭。近數十年來，該法庭判決了相當數量由毛利族人所提出的權力主張，在許多案例中，通常以金錢或土地為形式的賠償得到批淮，目前尚待處理之歷史事件和解案仍有不少，未來勢必逐漸明朗。
懷唐伊法庭依據條約精神所做成之判決，正快速影響毛利人之發展，當然也括社區之發展。例如官方語言之地位提升，絕對有助於文化之傳承與再造；而許多相關之和解賠償金已被各部落投入於毛利族人的服務與發展之中，此正為毛利社區發展之重要資金來源。

四、社區總體營造之中心－傳統集會所（Marae）
（一）優勢

傳統毛利集會所無疑是毛利社會生活的中心，大家庭（whanau）、支部落（hapu）及部落（iwi）等親屬組織團體的焦點。集會所是各部落社區聚集地之建築物及開放空間，所有關於部落的公共事務幾乎皆在此地進行討論、辯論、慶祝、歡迎新生命的到來、哀悼逝去的族人等。紐西蘭至今有超過1000個毛利集會所，而且持續增加當中，增加之原因除因部落本身因人口增加等因素而需要外，另外一點重要因素係因有許多毛利人仍不知其屬於何部落，而這些人通常居住於都市地區，基於毛利情感及團體力量而集合創立之都市原住民部落，並因而而成立新集會所，以便於推動都是原住民之社區營造事務。集會所在毛利社會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集會所，除承襲傳統之使用型態外，由於其具公共事務中心之地位，在關乎族群社區總體營造課題之運作上自然成為推動之中心，無論經濟、文化、社會或教育等事務發展皆在此孕育成長，就連地方政府諮詢毛利族群意見之實務運作，亦是透過集會所之會議來與毛利族群溝通討論。集會所之保存及新功能之賦予，實為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活動成功之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二）威脅
毛利人對於集會所之使用上，由於傳統的毛利社會階級意識之關係，在族人之公共事務議題之討論上，血統及年齡至今仍比專業性來的重要－貴族及長輩發言的重要性遠大於在此事務上有專門研究之人的看法。毛利的女性在傳統上亦缺乏在集會所發言之機會，因此女性若有一些看法想表達，通常希望能透過家族裏的長輩代表他們來爭取，但是長輩有絕對地權力可以拒絕或接受，而非像一般歐洲人能夠民主地充分討論並且被尊重。另外，毛利人在集會所內，通常只允許所有人以毛利語進行交談及討論，這當然也包括所有的召喚程序及演說，所以來訪者也必須學會毛利語才行。這些存在之現象，仍影響著社區營造所強調之民主程序，不過，時代及環境之變遷已逐漸淡化這些因素。
五、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模式
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模式與其傳統之親屬團體：大家庭（whanau）、支部落（hapu）、部落（iwi）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尤其是部落。傳統毛利社會裏，iwi是最大的獨立政治經濟單元，是一個大規模且完整之文化、社會及經濟體。由於各iwi有自己的設施、目標及責任，而其基本角色，就是保護成員的利益，組織whanau及hapu並且維持及增進共同之權利。這樣的角色及機制，至今仍相當重要。
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之推動，係以部落為運作中心，在發展模式上，為一「經濟導向型」之社區總體營造模式，即其係以部落型經濟產業發展為基礎，藉由經濟事業之經營開發，作為部落其他層面包括文化、社會及教育營造活動之後盾，並且逐漸能自給自足，部落族人亦因發展過程之參與進而提升自我競爭力、自尊及自信，而這正是社區總體營造之實質內涵。最近幾十年來毛利部落逐漸以其傳統價值及以親屬團體所組成之組織架構，推動部落社區之經濟、文化、社會及教育等總體營造發展事宜，並獲致相當之成效。雖然有些部落之發展活動，以來自於懷唐伊法庭所判決應由皇室給予該部落之龐大賠償金之運用為經費來源，惟實際上，大部分之部落並無或目前尚未獲得該項賠償款，但卻仍能以部落經營之事業來支援部落發展之各項營造活動，誠屬不易。

六、政府對於毛利資源之保護
毛利傳統的社會階級觀念雖然已逐漸淡化，但是貴族階級仍普遍受到廣泛毛利族群之尊敬及服從，而權力及神力（或禁忌）（mana and tapu）之觀念更是深植人心，尤其是以這種觀念來面對週遭環境資源之利用時，更顯其智慧及價值。另外，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既為一經濟導向型之社區總體營造模式，且經濟發展主要又係以傳統屬於毛利人使用及維護之自然資源及文化資產為事業發展之主題，故毛利資源之保護即為重要之課題，因為無資源之保護，即無該等事業之發展，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亦將失去最重要之依據。

紐西蘭政府為保護毛利資源及其傳統利用權利，幾乎在各種法令上對於毛利資源及事務皆有明文保護，其中尤以資源管理法（Resource Management Act）最具代表性，該法對於毛利資源之保護有幾點特色：

（一）確認毛利族群傳統資源之價值及地位：

    資源管理法明文規範凡涉有關資源之政策或計畫，皆須陳明與毛利及其文化與傳統土地、水、舊遺址、祖靈聖地及其他傳統使用地等之關係，並特別考量毛利資源的守護，以確保毛利傳統資源不受到破壞，相對來說，該法已確認毛利族群傳統資源之價值及地位，並應特別予以保護。
（二）承認皇室過去對於保護毛利資源及利益之承諾：

紐西蘭幾乎所有之法律皆明文強調「需將懷唐伊條約之原則納入考量」，即依據當初皇室與毛利族群所簽之保障及尊重毛利族群權益之承諾。是以在資源使用上若對於自然型態或文化遺產及價值，包括景觀、土地型態、歷史事件地點及祖靈聖地等之任何使用、開發等，有實際及潛在影響之事項，皆須尊重毛利族群之意見。
（三）毛利人傳統使用優先：

    資源管理法對於毛利傳統資源之保護，即有關該種資源之使用，由毛利族群基於傳統之使用關係優先使用，以尊重族群。
（四）對於部落組織之授權：

    資源管理法規定，政府機關可以將一個或多個之功能、權利與義務移轉給部落組織，此規定對於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之推動是一大助益，因為有關部落社區之發展課題，可以直接授權給部落處理。另外，此可授權予部落組織之規定，亦即確認部落的自治地位，使得政府機關與毛利族群溝通或實施原住民政策時，得直接以部落為對話窗口。
（五）資源使用同意權之行使：

    資源管理法為有效管理資源之利用，特別規範任何資源之使用皆須申請許可（consent），審查過程尤須注意是否侵犯毛利資源，若有爭議無法解決時，得訴請規劃法庭（Planning Tribunal）（即懷唐伊法庭）判決，以維雙方權益。

   基於這些基礎，資源管理法對於毛利傳統價值及資源之保護，使得毛利部落社區營造活動之推動，更增添保障及對於原住民權益之尊重，而部落以自然資源及文化為基礎之事業發展更能順遂。此立法之保障，對於社造活動是相當重要的基石，值得參考。
七、地方政府之角色及功能
於地方政府法規範下，地方政府在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中之功能及角色主要如下：

（一）地方政府與毛利族群之關係
    由於懷唐伊條約是由毛利族群與英國皇室所簽署，因此傳統上毛利人認為有關毛利族群權益之保障應由皇室來負責，亦即其與皇室所代表之中央政府是一種夥伴關係，對話窗口應為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這樣的認知使得地方政府法所規範「承認及彰顯皇室對於適當考量懷唐伊條約原則的責任」受到強烈之爭論，且傳統上地方政府與毛利族群並無太多之政策交集，致使該法實施之初並不順暢，例如在資源管理法所規範之資源使用許可之爭議上，資源管理法規定有關許可之申請由地方政府來審議執行，但毛利族群認為應由中央政府來與其對話。
    經過這幾年紐西蘭政府之努力，目前毛利族群已漸能接受由地方政府與其對話之方式，特別是像社區發展營造這種有較強地方性質偏向之事務方面，亦顯得較為順遂。

（二）社區計畫－由下而上

    地方政府法規定各地方政府應制定長期社區計畫及年度計畫，在制定之過程上，必須由社區提出所希望之社區發展成果（outcomes）。社區得以充分討論他們目前及未來在社區的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福祉等所想要的成果及相對重要性及優先順序，並且提升社區資源之應用與更佳之協力合作，以提供地方機關及其他組織設定相關活動優先順序時之參考及引導。因此在社區營造之課題上，得以先經由社區充分地討論後，將所需要營造之項目及需求提報地方政府以列入施政計畫內分配經費並執行。這是一種由下而上之社區實質需求之表徵，無論原住民社區或一般社區皆能適用。
（三）諮詢－公眾參與

    上開社區計畫及年度計畫於各社區提出所需之社區成果意見後，地方政府所彙整之政策計畫草案仍需公諸於大眾，以便於透過公眾參與意見之方式使最後之計畫更符合社會發展需要，更增加社區政策之透明度。

    另外，地方政府法對於所有與公眾相關之政策議題，皆規定須經過公開諮詢之程序，尤其對於毛利族群，更特別規範需確保其在決策過程中參與之機制，並提供相關資訊給毛利族群。在實務執行上，地方政府機關乃透過毛利集會所召開會議（hui）來廣徵部落內之意見。另外，在區域政府及市、區政府內皆設置有部落聯絡（iwi relationship）部門，部門內之政府官員皆必須由毛利人擔任，以作為毛利族群與政府之間溝通之橋樑，並且由於需經常在集會所與部落民眾以毛利語溝通，這樣的安排亦顯示對於毛利傳統文化之尊重。
（四）社區營造活動之支援

    毛利社區總體營造是一個經濟導向型之社造模式，各部落得以自行發展以部落為基礎之經濟事業並支援文化社會及教育等社造課題。地方政府則提供另一種管道，即由部落社區居民自行透過部落會議討論提出需要地方政府協助之社造課題，以補經濟導向型社造模式之不足。例如，當經濟事業發展尚未順遂，或部落資源不足以發展經濟事業等狀況時，得以透過自行界定社區成果之方式及過程，向地方政府提出社區發展活動之各項協助，並列入施政計畫。
（五）提升參與公眾議題之能力

    傳統上，由於毛利族群對於公共議題之參與方式與西方民主國家之機制不同，在社會民主深化之影響下，地方政府法規範了相當詳細之公眾參與程序之規定，並且亦特別針對毛利族群之參與，給予特別之資訊與說明。這樣的方式其實具有教育之功能，以提升毛利族群參與公共議題討論之能力，並能在能力提升後，更能注意部落社區自身之權益，對於社區總體營造有關之公共議題討論亦有助益。當然，地方政府仍應該重視毛利族群傳統之權威及意見表達方式，不能一昧以西方民主思考模式強迫毛利族群去完全遵守，地方政府仍應與毛利族群相互漸進式地綜合出最佳之互動方式。

    紐西蘭地方政府在毛利部落社區營造過程中之角色，是藉由地方政府法所提供明確之參與機制來接受社區之各種營造需求，並且透過充分資訊之提供，以確保參與之管道暢通，並確認所提出之需求確實為部落社區之所需。這樣的機制，除能提供毛利族群在參與過程中學習現代之參與方式外，亦能間接對於以經濟導向型為主之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模式，提供公共議題討論之進行方式之參考，亦對於經濟事業發展較弱之部落社區提供社區營造之機會與成長。

八、觀光、文化產業與社區營造之結合
毛利族群將觀光活動、文化產業與社區營造等相結合之運作方式，已有頗多之成功案例，例如本研究所提出之「凱庫拉賞鯨」個案。分析類此結合方式之成功經營，本研究歸納有下列幾點主要因素：

（一）毛利人之覺醒

    毛利人原本為紐西蘭的主人，西方殖民政策造成毛利人不得不臣服，自1840年簽訂懷唐伊條約後，英國女皇允諾給予毛利人之權益保障及保護並未落實，致使大量毛利人所擁有土地及資源流失，文化語言更因殖民政府打壓及大環境變遷而逐漸消失。1972年由 Nga Tamatoa （戰士之子）發起爭取語言權的請願運動後，毛利人才逐漸覺醒，毛利人認為紐西蘭政府沒有遵照懷唐伊條約的規定保障他們的權利，要求重審條約的法律地位，並經懷唐伊法庭認定毛利語應該受法律的保障，所以要求紐西蘭政府提高毛利語語在教育、法院、大眾媒體、政府服務機關的地位。爭取語言權的成功，給予毛利人很大的鼓勵，這樣的風潮逐漸擴展至各個領域，包括皇室與毛利部落有關歷史事件的重新審議與賠償、毛利傳統資源的權利等與政府直接對話之主張，及因經濟、社會地位、教育等之低落而喚起之部落社區總體發展之倡議，引發毛利部落自主發展文化觀光事業之強烈動機。
（二）部落精英分子推動

    毛利部落精英分子包括傳統貴族階級、知識分子及新政治領袖等。傳統貴族階級雖然隨著在部落內仍具精神領袖之象徵，仍然是凝聚族群之重要力量；隨著毛利人教育水準之提高，知識分子廣泛的接觸多元之社會及教育，形成對自我族群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新政治領袖則指透過民主選舉制度而崛起之族群代表，這些人對於部落社區之發展，更肩負對外發言之角色。在西方自由經濟思潮及國家發展觀光產業之影響下，傳統貴族階級傳承部落固有之文化，知識份子則能使傳統文化加入創意元素，形成新的產品型態，而新政治領袖則對外代表部落爭取權益並使族群獲得相當之資源。這樣的結合，促使毛利族群發展出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事業併同發展之模式，這種模式因為文化創意而多元發展，並直接促進毛利部落人力資源之投入，同時解決部分失業問題，並使部落社區更具活力。

（三）實行毛利觀光認證制度

觀光事業之經營，專業導遊解說是成敗之重要關鍵因素之一。不只毛利部落精英份子及管理委員會亦深切了解此課題，政府單位亦同。紐西蘭政府為協助推動毛利觀光事業，設置了「毛利觀光國家證照」（National Certificate Tourism Maori）制度，並與毛利部落研商後，共同委託專業機構辦理訓練及認證。藉由與高等教育機構之合作，教授毛利文化、環境與觀光服務等相關課程，並以檢定制度確保品質及發給相關級別毛利觀光國家證照，使參與之毛利族人取得證照後不僅對於本身之文化有更深刻之了解，亦可以回部落所經營之觀光事業服務並且貢獻社區，而部落亦提供獎學金供部落子弟就讀申請，結果造就部落社區之多元良性之發展，傳統文化則透過觀光活動得以傳承下去。
（四）文化創意產業之鼓勵

原住民傳統文化之價值，在全球化之趨勢下更顯神秘而珍貴，毛利人之覺醒使得文化傳承之意識更深植人心。文化產業惟有往多元創意之方向走，方能永續經營及提升經濟層面之實質利益。毛利人一向有極佳之歌舞、木雕及其他特有之神話及傳統文化，這些傳統文化只要稍微加入創意元素，極易配合觀光活動而打開行銷市場而浥注社區其他營造活動之經濟來源。

例如奧克蘭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中心（Auck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REDS），是由政府出資所成立之半官方組織，凡是毛利個人或部落組織有任何之文化創意活動或事業想法，皆可向該組織提出申請，該組織會評估其可行性，並有技術團隊協助處理任何問題並輔導該事業之營運，在行銷上，並納入區域觀光系統之統一入口網站，以提供觀光客充分資訊，並同時促進行銷。當事業經營上軌道後，通常該事業亦會回饋AREDS一些經費，使得該組織得以永續經營，並幫助更多的族人。該組織因與業界互動關係較佳，使文化創業產品較易融入市場，以補政府機關之不足，值得參考。

（五）政府單位之配合

與上開AREDS之策略類似，政府機關亦有提供類似的協助計畫。例如毛利發展部所執行之「能力培養」（Capacity building）計畫，此為長時期固定推動之計畫，目的就是讓毛利人能夠自我發展（Capacity building is Maori development by themselves for themselves）。對於那些想發展事業經營、部落社區對於成員之有關社會及經濟福利之課題等等需要協助之個人或社區組織，都可以申請該計畫以取得技術、策略、架構甚至基金上的協助。其他像勞工部（Ministry of Labor）因為主管就業問題，亦有提供類此計畫。

另外，由於觀光客常常抱怨所購買之毛利文化創意產品有很多是在國外製造，然後回銷紐西蘭之製品。例如含有毛利圖騰之衣帽等創意產品，大部分都是在中國大陸製造，觀光客購買後仔細看才發覺，使得他們大失所望，並影響再消費之慾望，已衝擊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之毛利觀光市場。紐西蘭政府有鑑於此，為確保觀光客能買到毛利工作者依據毛利過程所產出之文化產品，正積極推行毛利商標（Toi iho）計畫，只有在技術、知識等方面能符合嚴格之標準者方能使用該商標，以確保品質及永續經營。

    以上，由於紐西蘭本身觀光業非常發達，而毛利原住民文化有其特殊及神秘之色彩，近年來在毛利部落覺醒及部落內精英份子之推動下，結合文化創業產業之觀光活動及事業，已成為各部落所重視之經濟事業經營重點。而政府部門為提升毛利族群之自主能力，亦配合推出各種鼓勵、保障及協助產業發展之計畫，使得文化觀光產業得以蓬勃發展。而毛利部落發展自主之經濟事業，更提供獎學金給毛利年輕學子申請教育訓練及認證，這些人使用部落之資源，學成後又再回部落所經營之事業或社區服務，帶來文化之新創意及傳承之力量；而部落事業經營需人力資源之投入，以自己部落之成員為優先擇用對象，可以直接降低部落失業率，提升成員自信；由於越來越多人回到自己的部落服務及就業，社區意識便容易凝聚，奠定社區營造之成功基礎，再加上部落事業經營利益之投入，使得部落社區在部落本身之文化、社會及教育等社造課題上，容易推行並獲致良好成效。
    以上對於紐西蘭毛利部落社區營造之相關課題所獲致之結論，實可供台灣在原住民部落社區總體營造上之參考，本研究並提出建議事項如下。
第二節  建議事項
依據紐西蘭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之經驗，及政府部門之相關配合措施，本研究提出對於台灣未來在原住民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活動上可參考採行之概念及方式如下：

一、關於「社區」之意義
    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自民國八十三年推動實施以來，獲得廣泛迴響，也造就了許多之社區經驗。行政院並在九十三年制定完成「社區營造條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該條例之精神在於強化以地方社區為主體之政府施政，尊重地方的創意、多樣性、豐富性與獨特性，承認居民對於社區營造事務之提案發動權，充分反應地方居民意見，發揮社區社會之主動性與潛力
，由此足見政府部門對於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重視。
惟該條例草案第二條所規範「社區」之定義為指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內，就特定公共議題，並依一定程序確認，經由居民共識所認定之空間及社群範圍。此定義雖打破以往用特定行政區域之劃定方式，然究仍以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內為範圍。台灣原住民部落族群多元，且多屬跨縣市之地理分布，未來在以部落族群為基礎之社區營造活動上，將面臨社區定義之限制而易遭受困難，例如排灣族希望推動以全族為基礎之文化活動時，將面臨跨越屏東縣及高雄縣之區域困境，而居住於其他縣市之排灣族原住民亦無法適用。因此本研究建議在定義上應兼顧原住民部落群體性，打破傳統僅以同一居住地（例如里鄰）之空間地域概念為區隔基礎，如此較能提供原住民實際整體社區營造活動之多元空間。
二、社區總體營造效益之提升

    台灣社區總體營造之推動上，無論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社區，過去皆以改善空間環境為主要課題，此突顯社區環境品質欠佳仍是當前優先改善之問題。相較於紐西蘭，由於混居型態之社區已是紐西蘭全部族群之常態，且在居住環境上，毛利族群與其他種族並無明顯差異，毛利社區營造即不以整體居住社區之實體改善為重點，相對地係以整個部落族群發展為主要目標課題，因此更能形成部落社區發展之多元性。台灣原住民未來在空間環境改善後，勢必走向更多元之營造發展，在資源分配及政策上必須預為規劃因應，以提升整體效益。
三、社區總體營造之模式
台灣目前原住民社區營造之常見模式，與一般非原住民社區之方式並無太大差異。惟實際上原住民族群擁有社區總體營造最豐富之營造基礎元素，例如傳統部落凝聚力、文化及特殊工藝技術等，在傳統營造方式外，應該可以有更積極之推動模式。而積極之社區營造模式應當考量原住民之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層面問題之一併解決，而非僅以單一層面發展為唯一目標。
在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內「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中之「原住民新部落運動」子項，提出整合部落生產組織及人力，推動傳統及地方特色的精緻產業，激發部落居民展現工藝及生活創意，創生文化產業。藉由部落自主經濟的推動、部落型及地方特色產業的開發，促成部落自主經濟體的形成及永續發展的目標，進而促成原住民回歸部落在地就業。這樣的構想，即與紐西蘭毛利「經濟導向型」社區營造發展模式具類似精神，期能以經濟事業為基礎，發展特色產業、提供就業並兼顧文化保存等之一併解決。惟未來在實際運作層面上，可以考量以同一族別（例如魯凱族）為基礎單位來發展部落型經濟產業，並且成立公司或信託組織來推行，整合原住民部落之共有資源，以達經濟規模，藉由經濟事業之經營開發，作為部落其他層面包括文化、社會及教育營造活動之後盾，並且逐漸能自給自足，部落族人亦將能因營造過程之參與進而提升自我競爭力、自尊及自信，達到社區總體營造之實質內涵。
四、推動社區營造之組織中心
台灣原住民由於政府過去實施所謂現代化及民主化政策，造成傳統階級及文化逐漸凋零。雖然原住民部落內之傳統階級依然存在於一般原住民社會，惟此種威權式之階層觀念及實際凝聚力已受到民主選舉制度之嚴重衝擊，現代所謂之酋長等貴族以上之傳統領袖，事實上權力已逐漸退化並形成精神領袖之角色，而影響部落發展之重要力量則逐漸由民意代表所取代，影響所及則是在部落社區發展之事務上，如何兼顧傳統階級與現代民主力量，此已成為必須面對之難題。
紐西蘭傳統毛利集會所至今仍是毛利社會生活的中心，而且在功能及數量上持續增加當中，由於其具公共事務中心之地位，在族群社區總體營造課題之運作上自然成為推動之中心，無論經濟、文化、社會或教育等事務發展皆在此孕育成長，就連地方政府諮詢毛利族群意見之實務運作，亦是透過集會所之會議來與毛利族群溝通討論。集會所之保存及新功能之賦予，及在集會所內傳統領袖與新領袖共同為部落發展而並存共榮，實為毛利部落社區總體營造活動成功之重要關鍵因素之一。台灣原住民族群之多元性比紐西蘭複雜的多，惟在傳統部落公共事務中心上並無像毛利式之特別集會所，實際運作仍以現代化之社區發展協會為主軸。現行社區發展協會組織上係以民選意見領袖為公共事務推動力量，建議未來仍應將部落傳統領袖納入，以其對部落文化傳承之使命結合新生代意見領袖之遠見，共同為部落社區之未來發展尋求共識及推展，相信有助於創造不同風貌之部落特色。
五、社區營造資源之保護
如同毛利人對於環境資源利用之傳統智慧，台灣原住民對待環境資源亦有相同之價值。在原住民傳統與環境關係之觀念及技術隨著耆老凋零而逐漸失傳之際，紐西蘭對於毛利傳統資源之保護更具參考意義，因為這些資源都是推動社區營造之重要基礎。

台灣並無類似紐西蘭之資源管理法，現有之傳統領域調查仍屬調查階段且未來會如何實行亦屬未知數。為保護原住民傳統資源，除應進行廣泛之調查以確立原住民傳統資源，例如傳統領域、土地、遺址、祖靈聖地等，另外亦應將原住民與傳統領域之關係清楚規範於代表性之法律內，例如現階段審議中之「國土計畫法」草案，以明確宣示對於原住民資源保護之全國性原則，這些資源之使用，由原住民基於傳統之使用關係優先使用，且在各部門政策或使用上如涉及這些資源時，亦應明確規範需尊重原住民族群之意見。此外，在一般性之各種不同領域之法律裏，應該明文規定該法與原住民之關係，以尊重原住民之傳統價值觀念。
    在未來，我們更應建立處理與原住民傳統資源有關爭議之專屬法庭，以兼顧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價值觀及文化之綜合考量來解決紛爭，如此將更有助於涉及原住民事務之公平判斷。
    原住民資源之保護是推動原住民部落社區營造活動之基石，更是對於原住民權益之尊重，未來在推動以部落自然資源及文化為基礎之產業發展更能順遂，並支援帶動其他層面之社造課題。
六、地方政府之配合事項

    台灣原住民與地方政府之關係較無類似紐西蘭之認同問題，不過實際上，原住民族群在推動社區營造活動上仍缺乏與地方政府互動之適當管道。社區營造本質上雖是一種社區自主參與之運動，但是缺乏政府部門鼓勵及提供適當支援環境下，社區營造較難以永續經營。為確保社區營造之推行過程及結果確符居民之意願並鼓勵原住民社區積極參與，建議地方政府可採行下列措施，以使有限資源能有效之分配：
（一）鼓勵由下而上之社區營造計畫
    缺乏中長期之社區發展政策, 不利於須長期耕耘的社區政策。現行各縣市之綜合發展計畫屬於中長期之地方發展計畫，該計畫應明確將社區營造計畫納入，並鼓勵社區居民參與。
地方政府在制定及修訂之過程上，必須由社區提出所希望之社區發展成果，社區得以充分討論他們目前及未來在社區的社會、經濟、環境及文化福祉等所想要的成果及相對重要性及優先順序，並且提升社區資源之應用與更佳之協力合作，例如鼓勵社區與其他專業（如醫療）機構之合作，以提供地方機關及其他組織設定相關活動優先順序時之參考及引導，並將所需要營造之項目及需求由地方政府列入施政計畫內分配經費並執行，且應特別確保弱勢之原住民部落社區之參與。
（二）公眾參與之鼓勵
    上開社區營造計畫於各社區提出所需之社區成果意見後，地方政府所彙整之政策計畫草案仍需公諸於大眾，以便於透過公眾參與意見之方式使最後之計畫更符合社會發展需要，更增加社區政策之透明度。

    另外，台灣雖無類似紐西蘭地方政府法有關公眾參與程序之詳細規範，但政府施政依據地方制度法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規，近年來亦已逐漸注重公眾參與之程序，為鼓勵原住民部落之參與公共議題，未來在修法上應確保原住民之參與機制，並提供明確資訊予原住民參考，這樣的方式具有教育之功能，以提升毛利族群參與公共議題討論之能力，並能在能力提升後，更能注意部落社區自身之權益，對於社區總體營造有關之公共議題討論亦有助益。
（三）鼓勵原住民部落發展經濟產業並藉之帶動社區營造
    中央及地方政府現行鼓勵原住民產業發展之政策是一個正確之方向。基於原住民傳統資源共有之文化特性，未來應可鼓勵部落以部落全體為基礎之合作社或信託機構之方式，來擴大產業經營規模，並整合零散之產業經營個體，所得利益歸全部落共享並由部落自主運用至部落社區之其他教育、文化、社會等社區營造層面，逐漸減少對政府之依賴，並可提升族群尊嚴與自信。
（四）原住民人才之培育
教育仍為一切發展之基礎條件。年輕世代之教育水準及專業多樣化等之逐漸提升，將會是原住民社區營造在未來之一股重要力量。現行政府有關原住民教育之各種獎勵措施是良好之基礎，未來應更鼓勵年輕世代多元之專業領域發展，以提升族群競爭力，並鼓勵年輕一代回鄉服務創業，多參與社區自願性工作，以兼顧文化傳承與部落發展。我們亦希冀藉由部落人才教育水準提升，主動發掘社區資源，發現、解決社區生活空間、社區產業等議題，並激發居民愛護鄉土，重視關心社區資源及公共事務，以提升部落社區生活實質內涵。
（五）鼓勵原住民擔任公職人員
    台灣原住民之分佈有明顯之地域特性，因此有所謂原住民鄉鎮之功能性區分，加上各縣市政府通常有原住民事務之專責單位，中央亦有原住民族委員會之設置。在此基礎上，應多鼓勵原住民事務之職位由原住民本身擔任，並且應注意不同部落族群間之任用平衡。

原住民本身對公部門之參與，其優勢在於能以原住民思考之方式去推動符合原鄉實際需求之公共事務及社區營造模式及細節，並且較能成為原住民事務永續經營之較佳方式。因此，配合教育程度之提升及增進原住民參與公職之管道，未來有關該等事務之職務，宜選任原住民擔任，以免過度以非原住民之觀點推動社區營造及政策，造成實際過程與結果非符原住民所需之窘境。
七、推動原住民文化、觀光與社區營造結合
由國外之案例可知，結合原住民特殊文化、觀光產業及社區營造之發展是可行之方式，不但能激發文化創意間以保存文化，並且能作為觀光產業之一種特殊型態，提供部落社區就業機會並帶動社區其他層面課題之營造，一舉數得。未來在推行上建議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原住民部落本身發展意願之覺醒
近年來，隨著全世界原住民自決運動之倡導及傳播，台灣原住民亦逐漸開始重視族群權益及部落發展，例如有關「原住民族發展法」、「原住民族自治條例」等法案之推動，皆與逐日高漲之民族意識有關。此固然為民主發展無法避免之現象，惟我們不應僅關注政治議題，真正攸關民生之社區實質生活環境改善、文化傳承、社會照顧及教育水準與品質提升等課題應受到同等重視，部落尤應致力在此方面營造課題之解決。
（二）部落精英分子推動

    原住民部落精英分子包括傳統貴族階級、知識分子及新政治領袖等。傳統貴族階級雖然隨著在部落內仍具精神領袖之象徵，仍然是凝聚族群之重要力量；隨著教育水準之提高，知識分子廣泛的接觸多元之社會及教育，形成對自我族群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新政治領袖則指透過民主選舉制度而崛起之族群代表，這些人對於部落社區之發展，更肩負對外發言之角色。在台灣推動發展觀光產業之影響下，傳統貴族階級應傳承部落固有之文化，知識份子則應使傳統文化加入創意元素，形成新的產品型態，而新政治領袖則對外代表部落爭取權益並使族群獲得相當之資源。這樣的結合，當能促使原住民部落發展出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事業併同發展之模式，這種模式因為文化創意而多元發展，並直接促進部落人力資源之投入，同時解決部分失業問題，並使部落社區更具活力。

（三）實行原住民觀光認證制度

觀光事業之經營，專業導遊解說是成敗之重要關鍵因素之一。政府部門及原住民族群皆應深切了解此課題。未來應由政府部門協助設立原住民觀光認證制度，並與部落研商共同委託專業機構辦理訓練及認證。藉由與高等教育機構之合作，教授原住民文化、環境與觀光服務等相關課程，並以檢定制度確保品質及發給原住民觀光國家證照，使參與之原住民取得證照後不僅對於本身之文化有更深刻之了解，亦可以回部落經營觀光事業服務並且貢獻社區，而部落亦應積極鼓勵子弟就讀申請，以形成部落社區之多元良性之發展，傳統文化則透過觀光活動得以傳承下去。
（四）文化創意產業之鼓勵

原住民傳統文化之價值，在全球化之趨勢下更顯神秘而珍貴。文化產業惟有往多元創意之方向走，方能永續經營及提升經濟層面之實質利益。台灣原住民一向有極佳之歌舞、雕刻及其他特有之神話及傳統文化，這些傳統文化只要稍微加入創意元素，極易配合觀光活動而打開行銷市場而浥注社區其他營造活動之經濟來源（可參考紐西蘭凱庫拉賞鯨活動）。

另外，政府部門與部落社區亦可研商設立如同紐西蘭奧克蘭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中心（AREDS）之半官方組織，來推動輔導原住民產業，未來在行銷之途徑上，可以考量統一之窗口以團體整合力量來取代個別產業單打獨鬥，較易獲致成功。這樣的組織為建立前，可以考量現行各縣市政府皆有設置之「工商業發展策進會」，增加其服務原住民之功能及人力，並以其促進工商業發展之專業特性來協助行銷，相信有助於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之實質發展。
（五）政府單位之配合

以產業發展來帶動原住民部落社區營造之模式，需要政府跨部門之支持與協助，現行有關原住民事務雖有原住民族委員會之政策規劃，並由地方政府實際執行，惟社造課題所涵蓋領域廣泛，需要各部門之協力方能竟功。各部門應屏除本位主義與原住民單位通力合作，以提供原住民發展之良好環境，未來透過總體發展，將能逐漸降低原住民對於政府之依賴，無論是財務上或人才上等，對於國家發展及族群平衡將有相當之助益。

另外，由於未來原住民產業將持續蓬勃發展，建議應設置原住民產品商標計畫，例如以全國統一之原住民產品商標，或各不同部落之部落別商標，並透過品質管理及檢驗制度，以確保產品品質並讓觀光客能安心購買原住民產品，如此方能確保永續經營。

    原住民文化有其特殊及神秘之色彩，未來在部落覺醒及精英份子之推動下，結合文化創業產業之觀光活動及事業，較易成為各部落所重視之經濟事業經營重點。而政府部門應配合推出各種鼓勵、保障及協助產業發展之計畫，使得文化觀光產業得以蓬勃發展，並促使原住民自主經營。這些自主經營之經濟事業，未來發展順遂後，應提供獎學金給部落年輕學子申請教育訓練及認證，這些人使用部落之資源，學成後易回部落所經營之事業或社區服務，帶來文化之新創意及傳承之力量；而部落事業經營需人力資源之投入，以自己部落之成員為優先擇用對象，可以直接降低部落失業率，提升成員自信；由於越來越多人回到自己的部落服務及就業，社區意識便容易凝聚，奠定社區營造之成功基礎，再加上部落事業經營利益之投入，使得部落社區在部落本身之文化、社會及教育等社造課題上，容易推行並獲致良好成效。政府部門應注意此種發展形式之推動及配合。
八、原住民專屬銀行之設立

    台灣原住民部落若推動以經濟事業為基礎之社區營造模式，除非政府投入大量經費，否則未來仍將面臨缺乏資金無法經營之窘境。現行原住民保留地政策雖給予原住民可以取得土地之所有權，但因為該等保留地移轉時，承受人仍需具備原住民資格。故實務上原住民欲向銀行借貸資金以發展事業時，通常會遭受銀行拒絕，造成事業發展之困難。在此等法令及現實環境無法改變下，建議政府考量設立原住民專屬銀行之可能性，提供原住民以保留地作為貸款擔保或其他便於資金融通之管道，以利原住民產業發展之提升，並將利益浥注於社區營造之其他發展課題。
九、未來應注意之課題
世界各國原住民都面臨都市化的衝擊，都市化直接造成人際關係疏離，缺乏對社區的認同和對公共事務的冷漠，更易使原住民傳統文化特質逐漸消失。紐西蘭都市原住民已經形成新型態之部落組織，並且建構自己的集會所以利公共事務之推展。台灣原住民之都市化現象已屬顯著，但是目前並無明顯之組織力量得以讓這些原住民凝聚並關心自己之權益，未來在社區營造之法令及政策上應將這一群龐大之都市原住民納入考量，以引導其良性之發展並成為社區總體營造之股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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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This research i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aiwan, especially on the role and mechanism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e feasibility of combining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e Bureau I work for think the experience of Maori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New Zealand can benefit us very much. The outcome of this research will b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the policy-making and legislat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ffairs in Taiwan. 

For clarifying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I will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is thinking for these affairs concerned in the following two sections. Finally, I will state some questions that we hope to learn the answers or point of view from you. If possible, please provide detailed data for me. 
2.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1) Brief history
Before the Han Chinese
 immigration began in the mid-1600s, Taiwan was inhabited by people belonging to the Austronesian race, the members of which lived in a vast area extending from Madagascar in the west to Hawaii and Easter Island in the east, and from New Zealand in the south to Taiwan in the north. Taiwan's aborigines are believed to have come from the Malay Archipelago in different waves about 6,000 years ago at the earliest and less than 1,000 years ago at the latest. Since their languages are very different--more varied than those of the Philippines--some scholars suggest that Taiwan is the original homeland of all Austronesians. Archeolog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aiwan had been inhabited by other people before the current aborigines came.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m, particularly when and why they disappeared. 

When the Han Chinese came to Taiwan, they divided, for convenience, the aborigines into Pingpu (plains) people and Kaoshan (mountain) people. They further subdivided the Pingpu people into 10 tribes and the Kaoshan people into nine. These labels are misnomers, for they don't reflect cultures and languages, or place of residence, properly. A tribe in one division often has more similarity with one in another division than with one in its own division, and three tribes of "mountain people" don't live in mountains at all. 

The early Han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mostly bachelors, and many of them married Pingpu girls, which sped up the melding of the two ethnic groups. There is a Taiwanese saying that "We have mainland forefathers but no mainland foremothers." The Han Chinese totally overcame the Pingpu people and nearly killed their languages. However, many Pingpu phrases remain in Taiwanese. The word kanchiu (wife) is derived from the Siraya tongue of the Pingpu; and mangga, the old name of the Wanhua district of Taipei, is the language of Ketagalan, a Pingpu tribe that once lived there. None of Taiwan's aborigines had a written language. To study the Pingpu culture, one must rely on archeological finds, written records from Chinese, Japanese, Dutch and Spanish explorers and rulers, and remaining oral tradition. 

(2) The Nine Tribes

The overall indigenous population in Taiwan now(2004) is almost near 450,000(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aiwan is more than 23 million), mainly distributed over 2 special municipalities, 13 counties and county capitals, 30 rural townships in the mountain areas and 25 Indigenous rural townships on the flatland (urban townships and cities). 

  The nine tribes of the "mountain people" live in less accessible mountains, remote eastern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Orchid Island, where their culture and languages are relatively well preserved.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distinctive historical traits of these nine remaining aborigine groups in Taiwan. Noted traits that were common to these groups included tattooing (except among the Yami and Bunun), pantheism, shamanism, and head-hunting (except among the Yami). 
Atayal
The Atayal are distributed over a large area in northern Taiwan. Their langu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Atayal and Sediq branches and is not closely related to any other aborigine language. Atayal men are good hunters, and Atayal women good weavers. In the past, facial tattooing among men and women, for beauty and distinction and to ward off evil spirits, was a feature of this tribe. This practice has been outlawed sinc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895-1945). Now only those Atayals over 80 years old still have tattoos on their faces. 

The Atayal kinship system is patrilineal. Leaders of several religious groups of a community usually constitute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prototypical Atayal house is either semi-subterranean or built at ground level, and is made of wood and thatch. There is a watch tower for each cluster of houses. 

Saisiyat
The Saisiyat are the smallest of Taiwan's aboriginal tribes in terms of population and area. They are surrounded and strongly influenced by Hakkas and the Atayal, and were the first among the tribes to be acculturated by the Han Chinese and adopt Chinese names. Like that of the Atayal, tattooing was also a feature of the Saisiyat. 
The Saisiyat are noted for a unique festival of theirs: the Ceremony of the Pygmies--pas-ta'ai. The legend has it that a group of pygmies once taught the Saisiyat to farm, sing, and dance, but also harassed and raped the Saisiyat women. The Saisiyat entrapped and massacred all the pygmies but two. As the two survivors were escaping to the east, they cursed the Saisiyat. To appease the souls of the pygmies, the pas-ta'ai is held once every two years at the tenth full moon of the lunar calendar, and a grand pas-ta'ai takes place once every 10 years. Like the Greeks observing Olympia, the Saisiyat forsake fights and quarrels during the pas-ta'ai. 

Bunun
The Bunun live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of central Taiwan. They are patrilineal, have strong family ties, and practice the extraction of certain front teeth as a sign of social identity as well as adulthood. The Bunun are good singers and often sing when working. Their harmonic skills are advanced and elegant, and they impressed the world with their "Millet Harvest Song" at an international ethnic music convention in 1953. 

Tsou
The Tsou liv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The "Northern Tsou" and "Southern Tsou" are distinct in language and custom. In the past two centuries, the Tsou's population has decreased dramatically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 and also to various epidemics. 

The typical Tsou house has rounded corners and a dome-shaped thatched roof which extends almost to the mud floor. The men's meeting huts, or kuba, serve as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masculinity training centers. Enemy heads and a box of implements for igniting fires are kept there; women are not allowed in a kuba. The past significance of hunting among the Tsou is evident in their extensive use of leather in clothing. 
Paiwan
The Paiwan live in the mountains of the southern end of Taiwan and are divided into the Raval and Butaul branches. They live on farming as well as hunting, animal husbandry, and creek fishing. They have a social system founded on land ownership, and their kinship is ambilineal. The Paiwan are noted for their wood and stone sculpture. The Butaul branch holds a major sacrificial rite every five years, called maleveq, to invite the spirits of their dead ancestors to come and bless the living. 

Rukai 

The Rukai liv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Their economic activities, social strata, and kinship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Paiwan, with the distinction that the Rukai practice primogeniture. Rukai houses are built of wood, bamboo, and thatch as well as stone slab. Some houses, including the roof, are built entirely of stone slabs. Rukai women are good cloth and basket weavers, and Rukai men are good wood carvers. Master wood carvers are highly respected in the tribe. The lily flower is comparable to the laurel worn by the heroes of ancient Greece; only very brave warriors and very chaste women, after being recognized by the chief, have the right to wea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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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kai woman in festive dress an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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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wood carvers earn the utmost respect in the Rukai community. 
Ami
The Ami, with a population of 123,000--the largest of all of Taiwan's aborigine tribes--are mainly plains dwellers, living in the valleys and coastal plains of eastern Taiwan. The Ami a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based on geography, custom, and language. 

The Ami began to use oxen in cultivating paddies relatively early. Fish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economy, but hunting is now solely recreational. In Ami society, kinship is matrilineal, but men's clubs are well organized. Ami villages are relatively large, each with a population of between 200 and more than 1,000. The Ami are the only aboriginal tribe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to practice the art of pottery making. 

The Ami harvest festivals have evolved from warrior training. Nowadays sports, symbolic fishing in the open seas, and singing and dancing are observed throughout the villages in a series of celebrations in July and August. 

Puyuma 
The Puyuma live in the small Taitung plain and surrounding hills in southeast Taiwan. They are an agricultural people, supplementing their harvest with fishing and hunting. The Puyuma kinship system is ambilineal; while family inheritance goes to the eldest daughter, men and women share in kinship equally. The village is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unit in Puyuma society, and feuding is common among villages. Young men's houses are centers for education, warrior training, and religious ceremonies. Teenage Puyuma boys used to receive spartan education at the men's house five months a year. The men's house also serves as the house of spirits, or karumaan. Each clan has its own karumaan. 

Yami
The Yami live on Orchid Island, or Lanyu, a small island lying in the Pacific Ocean 60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Taiwan.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Yami reached Orchid Island less than a thousand years ago from the Batan islands in the Bashi Channel between Taiwan and Luzon. 
Fishing is central to the Yami economy and is supplemented by farming. Men are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and fishing, women for farming. The Yami kinship system is basically patrilineal although they also observe matrilineal kinship rules in matters like marriage taboos and revenge. The prototypical Yami dwelling consists of a semi-subterranean house, a work house, and a rest pavilion. Pottery making is an outstanding feature of Yami culture. The first launching of a newly completed boat and the Flying Fish festival in the spring are the Yami's most important celeb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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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ing a freshly constructed boa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ccasions of Yami sea-going life. 
  (3) Taiwan’s Aborigines today 

Head-hunting is long gone, tattooing is fading away, and pantheism and shamanism have largely given way to Christianity. Young people are leaving their traditional occupations and habitats and are taking up jobs in the cities. Aborigine languages are still spoken; but native speakers are dwindling in number and youngsters, who are more fluent in Mandarin or Taiwanese, have difficulty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elders. Some traditions are still maintained, like holding harvest festivals and wearing loincloths by men on Orchid Island; but new habits are forming, like watching TV and wearing western attire. Chiefs and other old-fashioned leaders are still respected, but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and officials have taken away much of their authority and functions. Remoteness and isolation of habitat have attenuated; intermarriage among the tribe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s getting popular. 

The once masters of Taiwan have now become a minority group on their own land. Like other minorities elsewhere, they deserve their fair share of the world. As Taiwan is undergoing rapid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emphasis on human rights is becoming more prevalent all over the world, Taiwan's aborigines are being more assertive on their well-being. They have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need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e and maintain their identity. Some are beginning to forsake their compulsory Han Chinese names and return to their traditional names; and, officially, they are now called aborigines instead of "mountain" people. 

3. What the Government is thinking about Indigeno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aiwan
As mentioned abov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re almost located within less accessible mountains, remote area and offshore island in Taiwan. Young indigenous people are leaving their traditional occupations and habitats and are taking up jobs and live in the cities. The communities left are getting older and lacking vitality.

In the past decades, our Government has set 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y measures to initiate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kinds of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for Taiwan’s aborigines, for instances, improving village roads and drinking water facilities and other fundamental public facilities,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But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day with communities in general, there is still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 Bureau I work for think the present Government should face this issue with an open mind and seriously plan to solve the real problems faced by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he Bureau we find that the traditional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re lacking young and talent people, because they have no job opportunities there. Young people are moving to cities and searching for jobs. Bu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2002) conducted by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unemployment rate of Indigenous people 8.37%, compared to 5.02% of the whole Taiwan people, is still a se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 Young people’s leaving their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too long cause directly the difficulty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elders, and as time goes by, they will forget their culture little by little. 

In recent years, both integrat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policies of our Government. What we think is how to link these two matters together. In Taiwan, though the traditional indigenous areas are located within less accessible mountains and offshore island, these places have comparatively abundant sightseeing,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tourist resources. And traditionally, indigenous people have good performance in some special arts like carving, pottery, glazed beads, etc. If we can do the linkage well, we can establish indigenous community-based tourist activities.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we can develop community businesses and offering jobs for Aborigines. Some people can be trained to be narrators and guides, and some can develop their arts for sale. Local Government can help communities organize and train people and promote marketing. If we can do these things well, we will finally promote Indigenous employment situation, attract young Indigenous people coming back and feeling proud of their culture, increase income, promote the Indigenous cult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let people everywhere share the wisdom of resource management of Aborigines, decrease the dependence on finance from government, and so on.

Of cours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based tourism will also bring som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people, for instances, disturbing the original quiet living place and so on. This is what we want to overcome through the pre-planning activities and management of implementation. 

Because of the foundations laid by the Treaty of Waitangi, handling of the indigenous affairs in New Zealand is famous worldwide. We deeply hope that we can learn your experience and do our good job in handling these affairs, and finally benefit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in Taiwan.

4. What we want to learn

The term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cludes many aspects of different concepts. We would like to focus mostly on the government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topics in this research.
(1) High unemployment rate and migrating to cities are common situat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Maori in New Zealand. 

Our Government is thinking about establishing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based tourist activities to overcome part of unemployment problem and attract young people coming back and working for their original communities. Are there any cases in your experience handling this matter (offer job or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ies to Maori people through sustainable community activities)? If possible, please provide detailed data for us and we would also be interested in your point of view about this topic.
(2) Community development usually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a Local Government’s ruling policies. Local governments everywhere increasingl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aiwan we usually need to know the features of targeted community in order to make up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features, for examples, are spe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s, landscape, and any kind of valuable physical resource. In your mind, what are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Maori communities in your region or district? 

(3) If there are Maori communities within your region or district territory, what are your policy goal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communities? Do you think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different role when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 and the general community?

(4)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 in New Zealand and Taiwan maybe is the fact that the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Maori are protected by the Treaty of Waitangi.  Reference to this Treaty is found in most legislation in New Zealand. Obligations to honor the Treaty are required of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es. These impress us very much.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Act 1991(RMA) is the highest direction on the matters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n New Zealand. The purpose of RMA i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natural and physical resources (s.5 (1)). In achieving this purpose, all persons exercising functions and powers in relation to managing the us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natural and physical resources, shall recognize and provide for some matters of national importance: the relationship of Maori and their culture and traditions with their ancestral lands, water, sites, waahi tapu, and other taonga., and so on (s.6)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 (s.8).
There are many sections focusing on the principles of a variety of resource consents, policy statement, and planning tribunal. We note that these sections try to clarify the principles when any person is wishing to seek a resource consent. Of course he or she ought to apply for consents to use resource and everyone should take s.6, 8 into account. But these sections seem to emphasize the principles of the management of non-Maori to use all resources, that is to say, these are almost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ibal community and how to promote the activities of Maori. Should the RMA provide the positive ways to assist them to use their resources, such as culture and ancestral land,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preserve their traditional skills and culture, and maintain their dignit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And how does the RMA affect Indigeno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The RMA allows any local authority to transfer most of its functions, powers or duties that it has been given under this Act to another public authority (including an iwi authority) (s.33). How do you put this section into practice? Is this section good for Indigeno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5) About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2002(LGA). The purpose of this Act is to provide for democratic and effective local government that recognizes the diversity of New Zealand communities; and, to that end, the Act -... provides for local authorities to play a broad role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of their communities, tak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 (s.3). We think this is a good definition because it is just what a local government ought to do. And in order to recognize and respect the Crown’s responsibility to take appropriate account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 Parts 2 and Parts 6 in this Act provide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for local authorities that are intended to facilitate participation by Maori in local authority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s.4). How do you consult with Maori when you are making any decision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s that affect Maori? 
This Act also requires that Local Government has to prepare and adopt a long-term council community plan and an annual plan.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t consultative procedures in the Act to ensure that all the submissions offered by any person concerned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Do you incorporate the top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submissions offered by Maori) in such plans? And, when putting these plans into practice, did the outcomes alway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oals set out in the plan? 

(6) Besides the RMA and LGA, is there any other Act or Regulation helpful for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s development? (for instance the Health Act has specific provision for Maori to act as a local health authority in terms of the delivery of health services in communities)

(7)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ces different levels of involvement with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is community to organize and operate many of the things concerned. But not every community has its suitable leader, resource, and everything needed for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We usually call it a stronger community when it has active members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alented people that can promote community activities, enough fiscal resource and other resources to develop this community. The opposite concept applies to weaker communities.

What should a Local Government do when facing either a weaker or a stronger community in your territory? What roles do you think a Local Government ought to play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is best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8) Community development usually includes many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or Local Government. Traditionally, this kind of expenditure is depended on the subsidies from various resources. But finance is one kind of scarce resource especially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activities that need to be satisfied. What are your criteria for deciding which community or activity can receive your money? Are these criteria different between the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communities?
(9) What i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you have met in promoting the activities of Indigeno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10) New Zealand has two official languages: English and Maori. Language is always the key to preserve the culture of specific ethnic group. In practice, how do you recognize the Maori language in your communications? 

(11) Many times we see the kapahaka at the beginning of sports games. Through this, we are aware of an aspect of Maori culture. However, beside this, Indigenous people also have many contributions to make in other important areas such as in some special arts like carving, farming and business. What kind of ways do you promote the whole Indigenous contribution? 

(12) Summary
What we want to learn, to sum up, is what and how a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do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We deeply hope that we can do more and better for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Thanks for your assistance.
附件二 觀摩實習計畫表

九十三年度出國專題研究觀摩實習計畫表

	日期
	起訖地點
	研究內容
	前往機構
	備註

	月
	日
	
	
	
	

	12
	5
	奧克蘭(Auckland)至羅托魯阿(Rotorua)
	下午參訪社區及毛利文化與工藝中心(Maori Arts and Crafts Institute)
	毛利文化與工藝中心
	星期日

	12
	 6
	羅托魯阿至吉斯本(Gisborne)
	上午參訪市政府
	羅托魯阿市政府
	

	12
	 7
	吉斯本
	參訪區政府及社區
	吉斯本區政府
	

	12
	 8
	吉斯本至納皮亞(Napier)
	下午參訪市政府及社區
	納皮亞市政府
	

	12
	 9
	納皮亞至北帕摩史東(Palmerston North)至威靈頓(Wellington)
	由納皮亞出發經北帕摩史東前往威靈頓
	
	

	12
	10
	威靈頓
	參訪毛利發展部、區域政府及市政府
	毛利發展部

威靈頓區域政府

威靈頓市政府
	

	12
	11
	威靈頓
	參訪社區
	
	星期六

	12
	12
	威靈頓至皮克頓(Picton)至凱庫拉(Kaikoura)
	由威靈頓出發經皮克頓前往凱庫拉
	
	星期日

	12
	13
	凱庫拉至基督城(Christchurch)
	上午參訪區政府,並參加毛利社區經營之賞鯨活動
	凱庫拉區政府
	

	12
	14
	基督城
	參訪區域政府、市政府及林肯大學, 及社區
	坎特貝里區域政府、基督城市政府、林肯大學
	

	12
	15
	基督城至但尼丁(Dunedin)
	由基督城出發前往但尼丁
	
	

	12
	16
	但尼丁至皇后鎮(Queenstown)
	上午參訪市政府及社區
	但尼丁市政府
	

	12
	17
	皇后鎮
	參訪市政府及社區
	皇后鎮市政府
	

	12
	18
	皇后鎮至奧克蘭
	上午參訪社區，下午由皇后鎮出發回奧克蘭
	
	星期六


附註：上開「參訪社區」包含毛利社區及社區組織之參訪，以及各訪談機構建議參加之以社區為基礎之文化、經濟及旅遊活動。另參訪政府部門及大學之行程,係以附件之目的陳述(Statement of Purpose)為訪談內容，並實際觀摩各單位之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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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Progress Towards Closing Social and Economic Gaps Between Maori and Non-Maori, A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f Maori Affairs, Te Puni Kokiri－Ministry of Maori Development, Wellington, 2000。


� 請參閱本文貳、二之說明。


�請參閱本文貳、三之說明。


� 參閱陳其南，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社區總體營造與生程學習，仰山基金會，1997。


� 同註4。


� 參閱http://www.cca.gov.tw/。


� 資料來源：Statistic New Zealand（http://www.stats.govt.nz），紐西蘭每五年舉行一次普查，故有關原住民相關統計數據，仍以2001年普查資料為依據，下次普查時間為2006年。


� 至2004年底止，紐西蘭總人口數約4080000人。


� 參閱200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Dwellings－Maori, Statistics New Zealand Te Tari Tatau, Wellington, 2002


� 所謂正式教育資格或證照，係指從中等學校或機構或紐西蘭證照機構（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或官方認可之國內外專業機構等所取得之資格或證照。這些資格或證照之取得，必須是參加全職（至少三個月，且每週20小時以上）課程或訓練，或是相當時間之半職（part-time）課程或訓練或工作上之訓練，方能取得。


� 指除中等學校資格以外，從包括訓練及教育機構，以及工作上的受訓所得到之最高文憑或證照。


� 15歲以上，被歸類於就業或失業者。參照2001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Dwellings－Definitions and Questionnaires, Statistics New Zealand Te Tari Tatau, Wellington, 2001


� 詳細說明請見本文有關毛利社會結構之分析。


� 本部份歷史資料綜合整理自(1)He Tirohanga o kawa ki te Tiriti o Waitangi－A Guide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 as expressed by the courts and Waitangi Tribunal,Te Puni Kokiri－Ministry of Maori Development, Wellington, 2002；(2) The Treaty of Waitangi－The symbol of our life together as a nation, Alexander Turnball Library,Wellington,1990；(3) http: � HYPERLINK "http://www.treatyofwaitangi.gov.tw" ��www.treatyofwaitangi.gov.tw�； (4)http: � HYPERLINK "http://www.history-nz.org" ��www.history-nz.org�；(5)http: � HYPERLINK "http://www.newzealand.com" ��www.newzealand.com�。 


� 資料來源：Maori in the New Zealand Economy, Te Puni Kokiri－Ministry of Maori Development, Wellington, 2000。


� 毛利人祖先駕獨木舟登陸紐西蘭，因此常以登陸時間及所使用之獨木舟來作為不同部落間之辨識。


� 詳細資訊及程序可參考� HYPERLINK "http://www.maori.org.nz/tikanga/index.htm" \t "_blank" �http://www.maori.org.nz/� 。


� 資料來源：Statistic New Zealand（http://www.stats.govt.nz）；Te Maori I Nga Rohe－Maori Regional Diversity, Te Puni Kokiri－Ministry of Maori Development, Wellington, 2001。


� 參閱Hal B. Levine, Can a voluntary organization be a Treaty partner? The case of the Whanau O Waipareira Trust, Issue 17 December 2001,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ew Zealand。


� 根據機關訪談所得結果。


� 參閱Tumatanui－the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indigenous wine company to export high quality wine from New Zealand(a bicultural research project), The open polytechnic of New Zealand, Wellington,2002


� 參閱Creative New Zealand, A survey of Maori arts participation, Tirohanga kit e iwi Maori kei roto i nga toi Maori, Wellington, Creative New Zealand, 2000


� 參閱Maori in the New Zealand Economy, Te Puni Kokiri－Ministry of Maori Development, Wellington, 2000。


� 參閱Mason Durie, 「Te Mana, Te Kawanatanga, The politics of Maori Self-Determination」, Oxford express, 2002


� 惟至本研究進行期間為止，尚無任何地方政府機關依據這些條文授權給iwi組織之案例。


� 1997年之資源管理法修正案，將原「懷唐伊法庭」更名為「規劃法庭」。


� 參閱Janine Hayward,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Treaty of Waitangi, Oxford University express, 2003 


� 參閱Iwi & local government interaction under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Act 1991: Examples of good practice,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Wellington, 2000


�相關過程及計畫，參閱Long-term Council Community Plan (2003/2013), Manukau City Council, 2003；Council Plan 2003/2004, Wellington City Council, 2003；Long-term Council Community Plan－1 July 2004－30 June 2014(draft), Hawke’s Bay Regional Council, 2004；Focus on the future 2004-2014 Long-term council community plan after consultation, Auckland City Council, 2004。


� 參依觀摩實習訪談之結果。


� 參閱毛利發展部網站http://www.tpk.govt.nz/maori


�資料來源：Business success and Maori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management study, Te Puni Kokiri, 2003。


� 資料來源：賞鯨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whalewatch.co.nz/。


� 資料來源：Auck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Growing Auckland,2002；http://www.areds.co.nz/；及本研究訪談所得。


� 參閱Business success and Maori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management study, Te Puni Kokiri, 2004及http://www.maorihealth.govt.nz/。


� 參閱「社區營造條例草案總說明」，行政院，九十三年。


� Ji-Horng Lee is now the Chief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tion, Indigenous Peoples Bureau, Pingtung County Government in Taiwan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affairs.


� Refer to � HYPERLINK "http://www.apc.gov.tw/en/index.aspx" ��http://www.apc.gov.tw/en/index.aspx� and � HYPERLINK "http://www.cca.gov.tw" ��http://www.cca.gov.tw�. 


� “Han Chinese” means Chinese from mainland China.


� In recent years, the racial conscious were strongly responded. The Thao, Kavalan, and Truku are formal named the tenth, eleventh, and twelfth ethic group of the Taiwan's aboriginal group respectively in year 2001, 2002, and 2004. In the future, I believe some other ethnic groups will be formal named.





PAGE  
0

